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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學自漢入我國，迄今將二千年，中經魏晉六朝之翻譯、注疏、傳播，迎拒演變，至隋、唐發揚光大，有如萬派競流，百花齊放者然。隋唐學術無可稱，可稱者唯佛學而己矣。詎知會昌法難之起，一蹶不振；降及趙宋，禪宗猶能獨樹一幟；然於義學無裨焉。元、明、清，六百餘載，幾入冬眠狀態；起而代之者，儒表佛裏之宋明理學耳。

隋季末葉，楊仁山等，起而提倡，並將我先德傳於扶桑千餘年之著作取回而流通之。嗣是，月霞之于華嚴，諦閑之于天台，印光之于淨土，弘一之于律學，虛雲、來果之于禪宗，歐陽漸、韓清淨之于唯識，皆有研作；而太虛大師之于整個佛學，更多傳承判攝之著述。法海波瀾，頓成壯闊之奇觀矣。

然佛學淵源廣遠，卷帙浩繁，名相特多，詞意艱深，故唐之法泰，每演《攝論》，道俗無受；玄奘譯《大般若經》竟，竊嘆義境過高，國人難於領受，不勝嗟惋！清末狀元翁同龢氏，讀《成唯識論》，猶髣髴於月下覩花；閱窺基之《唯識述記》，如墮五里霧中。今人國學修養不及古人，對於「文如鉤鎖，義若連環」，「言含萬象，字包千訓」之三藏教海，其不茫然面牆者幾稀？

慈航法師，有鑑於此，故其講演，為文，注疏經論，悉用現代語體，蓋在以通俗之技，收普及之功，非專為讀線裝書者說法也。法師弘法數十年，八宗俱揚，席不暇煖；而辯才無礙，深入淺出，故攝受甚眾，感被尤深。溯自民國十八年後，由國內而擴向海外。十九年講經於香港；旋赴緬甸，創仰光中國佛學會，駐錫達六年之久。二十四年返國，於珠江之廣州，長江之武漢、九江、南京、上海，各大都市，所講尤多。二十九年，復至緬甸、印度、錫蘭遊化，駐錫於馬來亞，巡迴於新加坡、馬六甲、吉隆坡、怡保、檳榔嶼；創辦菩提學院，人間佛教，時經九載。三十七年秋，應中壢圓光寺之請，來台主辦佛學院。三十八年，於汐止秀峰山，興建彌勒內院，教授僧徒，間亦應全島各縣市講經之請。四十一年九月，掩法華關於內院；四十三年六月，示寂於關中。綜其生平講演著作，不下二百餘萬言，無非悲願之宣流；而所揭「緣起、無我」之理論，即真「博愛」之究竟；「心造、無神」之理論，即真「平等」之究竟；「業感、無物」之理論，即真「自由」之究竟；洵為針對時代，不悖正宗，方便融通，利鈍普被，實有永其傳播之價值。況彙布著說，為遺囑一要端。故永久紀念會，決定編印全集，以之「紹隆佛種，淨化人間」，未嘗非雙重功德也。謹書緣起如是。

　　　　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一日釋道安書於台灣汐止彌勒內院
自序

民國三十八年，有一個時期，我寄住在臺灣新北投普濟寺，親近蒙古甘珠呼圖克圖，除每日學習藏語密咒外，無事時寫《大乘起信論講話》以度日，寫至一半，因汐止靜修院有事邀我前往，遂致擱筆。至四十年夏，講《楞嚴經》於靜修院，得趙恆惕、鍾伯毅二老居士擁護道場，時來聽講，一日閱余各處講稿之餘，偶讀《大乘起信論講話》，鍾老居士以為可益當來，並言最好將此續完，故於編《成唯識論講話》之時，抽暇續成此編。至於內容如何？余亦不知，不過旨在人人能閱讀而已。尚望高明賜予指正！

時在民國四十一年夏曆三月初九日晨七時序於臺灣汐止彌勒內院。

大乘起信論講話

大乘起信論
講話：
這題目，分做兩段來解釋：先講「論」，然後再講「大乘起信」。佛學，有三藏：一、經藏，二、律藏，三、論藏；現在是屬於論藏中所攝，故稱為「論」。

「經」雖通五人（佛、佛弟子、諸天、仙人、化人）共說，然大多數都是屬於佛說，而「律」完全是佛所制的，「論」則有大小乘之不同；「小乘論」多屬聲聞所造，「大乘論」則純係菩薩所造；此論既是馬鳴菩薩所造，那當然是屬於「大乘論」了。

平常說：「經」詮定學、「律」詮戒學、「論」詮慧學，這是約偏勝方面說的；其實是三位一體，豈有經中沒有戒慧，而律中沒有定慧，論中沒有戒定嗎？所以論中也是戒、定、慧、三法具足，這在本文下面是會看到的。

平常說：論是教誡學徒的，其實經和律又何嘗不是教誡學徒呢？不過論的目的是解釋經律上的意義，使學徒更容易明白，這就是論的功用。「論」是通名，「大乘起信」四字，是這部論的別名。

現在先講「大乘」，次講「起信」。「大」字，在本論所指的是我們的真心，這真心是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，無始終，無內外，既不是對小而言大，也不是先小而後大；本論中所說的體大，相大，用大，就是大字的意義，也就是真心。

「乘」是譬喻，有運轉和承載兩種意義。好像車乘一樣，有載人載物，由此至彼的功用，一切眾生都可以乘此真心的大白牛車，離苦海的此岸，而到極樂的彼岸——成佛，所謂：「凡有心者，皆當作佛」。

「起信」，就是令人生起信仰，因為真心雖然是人人本有，然而眾生迷而不知，疑而不信；馬鳴菩薩要令一切眾生信得自心本來是佛，只要能夠依教修行，是決定可以成佛的；所以綜百部大乘經，而造一部最簡明的通論，其目的就是希望眾生起信仰，所以叫做《大乘起信論》。

馬鳴菩薩造
講話：
在印度佛教史中，說「馬鳴」共有六七個，現在說的「馬鳴」，是在佛滅度後五百年間，並且佛在世的時候，已經預記過了的。據說「馬鳴」得名的因緣：一是這位菩薩生時，群馬悲鳴；二這是位菩薩善能彈琴，能令群馬悲鳴；三是這位菩薩善說法要，群馬聽法悲鳴不已；因這三種因緣，所以叫做「馬鳴」。

「菩薩」，是「菩提薩埵」的簡稱。菩提譯云覺，薩埵譯云有情，就是「上求大覺，下化有情」的人。這菩薩不但自己是已經覺悟的有情，並且能夠說法，化導一切有情同成正覺，所以叫做「菩薩」。

「造」，就是製造或創造的意思。這部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是馬鳴菩薩著作的，所以叫做「造」。

梁真諦三藏譯
講話：
在中國翻譯的《起信論》有兩種：一是真諦法師，一是實叉難陀法師，現在是屬於梁譯的。梵語是波羅末陀，華言真諦；他是西印度優禪尼國的人，他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正是我們梁朝元帝承聖三年，在衡州建興寺譯成一卷。

梵語實叉難陀，華言喜學；他是于闐國人，在大周武則天的時候來到中國，在東都佛授記寺譯成兩卷。現在所講的是屬於梁譯。翻梵語轉漢文，文法雖然東西不同，而意義是一樣。故曰：「如翻錦繡，背面俱華，但左右不同耳」。

歸命盡十方：最勝業徧知，色無礙自在，救世大悲者；
講話：
未說正文之前，先說一個皈依「三寶」的皈敬頌；現在先皈依「佛寶」。頭一句是總說；能皈的是身口意三業，所皈依的是盡十方世界的量，就是說：不是單單的皈敬一尊佛。

「歸命」：歸是歸向、或歸來，好像邊地歸向中央，亦如遊子歸來家國；今菩薩歸向佛陀，也是這樣。命是一身之總，命尚歸依，何況其他？身業禮拜，口業讚歎，意業誠敬，故總名之曰「歸命」。

「十方」：蓋東方過去又有東方，東方無有窮盡；南、西、北方，四維上下，亦復如是。這可見他所皈敬的心量，太廣大了。

「最勝業徧知」：這是皈敬佛的「意業」，因為佛的意業，能鑑機說法，無所不知，所以佛十種通號中，第三號就叫做「正徧知」，超過九法界以上，所以稱為「最勝」。

「色無礙自在」：這是皈敬佛的「身業」。佛的「法身」固然是無相，當然是無礙；就是「報身」，也是無量無邊功德所成的；不但「自受用身」是無礙，就是「他受用身」也是自由自在，可以應機說法，當然是無礙了。千丈盧舍那身，八萬四千相好，還是方便說的；其實佛的相好莊嚴，是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的，所以說不可思議。

「救世大悲者」：這是皈敬佛的「口業」。佛有三輪，就是：身能現通，口能說法，意能鑒機。娑婆世界的眾生，以耳根當機，所以以音聲為佛事；而釋迦世尊，也就苦口婆心，常時說法，救度眾生，悲能拔苦，令一切眾生，離一切苦，得究竟樂，所以稱為「救世大悲者」。上來一頌，指的是法身，報身，應化身；而佛的身、口、意三業，一一皆是最勝，所以叫做「最勝」。

及彼身體相，法性真如海，無量功德藏；
講話：
這三句是皈敬「法寶」。意思是不但皈敬佛，並且皈敬佛的法，所以說一個及字。佛的「身」就是以法為身，所以叫做「法性身」。佛經上常說：一切事物，有體必有相。佛的「體」就是宇宙萬有一切法的體性，也就是平常所說的「真如」；因為真者不偽，如者不變，這不偽不變的東西就是「心法」。這心是澄湛不動，深廣無涯，所以形容它叫做「海」。

法有二種：一是法性之法，一是功德之法，佛在因地，行菩薩道時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修了無量無邊的功德，所以叫做「藏」。

如實修行等。
講話：
這一句是皈敬「僧寶」。僧雖通於凡、聖、大、小、權，實，而此中所云，是指的地上菩薩，蓋登地菩薩，破一分無明，顯一分真如，如真如修行，方可名為真實。論主雖云地上菩薩，然而亦兼等於地前資糧、及加行、信、住、行、向、暨凡小諸位，正顯論主的平等無慢的意趣。

為欲令眾生，除疑捨邪執，起大乘正信，佛種不斷故。
講話：
上面兩首頌是歸敬，這一首頌是所為。大凡做一件事，都有他的所為。試問：現在馬鳴菩薩為甚麼事要先歸命十方三寶呢？當然是有他的所為；他所為的就是欲令一切眾生，「滅除疑惑，捨棄邪執」，疑惑既除，信仰方生；邪執既破，正信乃起；能夠信得人人有真如佛性，那末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；既然都可以成佛，那末，你成了我成，我成了他成，這樣一個一個都會成佛，佛種那裡會斷絕呢？而馬鳴菩薩要造這部「論」的目的，也就是為了這件事。

然而造論就造論罷了，為甚麼又要先皈敬三寶呢？這有幾種原故：第一菩薩造論要有宗本，顯其不是無稽之談，是有根據的，因為菩薩造論是解釋佛經。第二，好像世間的忠臣孝子，有事必先啟白於君父；佛為法王，大慈悲父，菩薩是法王之子，所以造論必先歸敬。第三，等覺菩薩，猶在因位；若不先請三寶加被，作事恐難圓滿，故欲善始善終，所以先須皈敬。綜上數緣，故先申皈敬，以昭慎重，這也是佛教的儀式。

論曰：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，是故應說。說有五分：云何為五？一者、因緣分，二者、立義分，三者、解釋分，四者、修行信心分，五者、勸修利益分。
講話：
在論文前面說了三首偈頌，所以現在來說論文。然而為甚麼要說這部論呢？因為有一件東西，能夠生起大乘（摩訶衍）的信根，所以要說啊！但是，說起來應當分做五段：第一，要說出造這部論的原因。第二，原因明白了，就要說出這部論的宗旨。第三，宗旨雖然有了，還沒有完全明白，所以必須詳細的解釋，方能透澈。第四，裏面的道理雖然是明白了，不能就算了事，必須從解起行，才能達到目的地，所以要分別發心趣向道果的地方了。第五，馬鳴菩薩這部論雖然是造成了，難道是給自己看的嗎？不然的話，就要勸人流通！空間是無邊，所謂十方；時間是無盡，所謂三世。如果要希望這樣多的眾生去依教奉行，那就非要說出這部論的好處不可，所以最後必須勸修。這五段，第一段可算是「序分」，第五段可算是「流通分」，而中間三段，就是這部論的「正宗分」了。

初說因緣分。問曰：有何因緣而造此論？答曰：是因緣有八種。云何為八？一者、因緣總相，所謂為令眾生離一切苦，得究竟樂，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。
講話：
在五分之中，現在先講第一種「因緣分」。欲明因緣，先假問答。問曰：有甚麼因緣來造這部論呢？答曰：說起因緣一共有八種：也可以束為二類：一是「總因緣」，二是「別因緣」。而第一種就是總因緣；總因緣就是馬鳴菩薩造這部論的本意。因為要令一切眾生，離了一切的痛苦，得到究竟的快樂；並不是同我們凡夫一樣求名求利，或是為恭敬供養；菩薩發心，決不是這樣的。甚麼原因呢？因為世間一切法，都是「有為生滅法」，「有漏雜染法」，是「苦」，是「不淨」，是「無常」，是「可破壞的東西」，菩薩澈底明了，所以不求。

二者、為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，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。
講話：
上面是總因緣，以下是別因緣，分為七段：如來根本之義，是指眾生的真心，菩薩若不造論解釋，怎樣能夠令眾生生起正當的了解，而不會錯謬呢？

三者、為令善根成熟眾生，於摩訶衍法，堪任不退信故。
講話：
眾生的善根有成熟了的，也有未成熟的；若是多生多劫已經修習過的，到現在已經成熟了，那末，令他對於摩訶衍—大乘—的道理，能夠擔當，堪能任持，永遠不會退失信心，這也是菩薩造論的一種原因。

四者、為令善根微少眾生，修習信心故。
講話：
善根既然成熟了的眾生，固然能夠堪任不退；然而善根微少的眾生，是不是隨他去呢？當然不可以。那末，又有甚麼辦法呢？就是要慢慢的修習，令他們對於自己可以成佛的真心，生起真實的信仰，這也是菩薩造論的意趣。

五者、為示方便，消惡業障，善護其心，遠離癡慢，出邪網故。
講話：
還有一種眾生，善根雖然是有一點，然而過去時，造的惡業太多，障礙重重，所以他的愚癡很重，我慢很大，邪見很深，好像羅網一樣，這又有甚麼辦法呢？所以菩薩造這部論，指示許多很便利的方法，或念佛，或誦經，或持咒，或禮懺，能夠使他的業障慢慢的消除，把他們的信心，好好的保護起來，遠離了愚癡和我慢，脫出了邪見的羅網，這也是菩薩造論的一個意思。

六者、為示修習止觀，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。
講話：
凡夫通身都是煩惱，固然是散亂，就是阿羅漢和辟支佛，也不過破了「我執」，證到「我空」，破了「煩惱障」；還有「法執」未破，「法空」未證，「所知障」未除，是不是就這樣隨他們了事呢？當然不可以。那末，要怎樣辦法呢？只好指示他們去修習定慧。因為「定」是從修止而來，「慧」是從修觀而來；凡夫罔然是散亂，而二乘亦只有自利的定，沒有度生的慧；若要有定慧具足，必須修習止觀，才能對治凡夫和二乘兩種人的過咎，這也是論主造論的一個原因。

七者、為示專念方便，生於佛前，必定不退信心故。
講話：
眾生的根性，各各不同，有利根的，也有鈍根的；有膽大的，也有膽小的；有怕苦的，也有愿意吃苦的；為了這樣的原故，所以開示他們專念佛號的方便法門，一生到了阿彌陀佛的面前，必定不會退失信心；這也是造這部論的一種原因。

八者、為示利益，勸修行故。有如是等因緣，所以造論。
講話：
一部論既然造完了，不是就算了事，當然要勸人如說修行，所以要說出許多利益，這也是造這部論的一種原因。假如要問馬鳴菩薩為甚麼要造這部論呢？他有一個很簡單的答覆，就是有了上面這八種利益，所以造這部《大乘起信論》。

問曰：修多羅中，具有此法，何須重說？答曰：修多羅中，雖有此法，以眾生根行不等，受解緣別。
講話：
這裡先來假設一個問答。問的意思就是說：如果照上面這八種因緣，那末，修多羅（契經）裏面，豈不是完全有嗎？為甚麼要再來重說呢？答覆這個意思也很簡單，就是說：佛經裏面雖然是有那些法門，但是因為眾生的根性和行為不一樣，所以領受了解的因緣也各別。

所謂：如來在世，眾生利根，能說之人，色心業勝，圓音一演，異類等解，則不須論。
講話：
眾生遇到如來在世的時候，根機必利，不會像如來滅度後的眾生，根機魯鈍一樣。加以那時能說法的人不同凡夫；不但佛的口能說法，就是佛的身業能夠現神通，意業能夠鑑根機，各種都比佛滅度後的人殊勝；所以佛的圓音一演，無論那一種根機，都能夠一樣的了解；所以不必另外造論。

若如來滅後，或有眾生，能以自力，廣聞而取解者。
講話：
如來在世，眾生的根利，固然是不必造論。就是佛滅度後眾生的根機也有不同；有一種能用自己的智慧力看經的；又有一種看經看不懂的。能夠看經的，有一種是廣聞，有一種是少聞；現在這裡所講的是在佛滅度後，有一類眾生自己有智慧的力量，能夠廣聞佛經而得了解的。

或有眾生，亦以自力，少聞而多解者。
講話：
在佛滅度後，還有一類眾生，他也能夠用自己智慧的力量，並且聞法雖少而了解很多。

或有眾生，無自智力，因於廣論而得解者。
講話：
又有一類眾生，不同上面兩種眾生一樣，他自己沒有智慧的力量，看經能夠懂得，必須要看許多廣論，然後方得了解。

亦有眾生，復以廣論文多為煩，心樂總持少文，而攝多義，能取解者。
講話：
還有一類眾生，因為廣論文句太多，研究起來太麻煩，他心裡很歡喜總持少文，能夠攝持多義，就能了解。

如是此論，為欲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，應說此論。
講話：
現在造這一部論，為的就是要總攝如來廣大的深法，無邊的義理，所以應當說這一部論。

已說因緣分，次說立義分。摩訶衍者，總說有二種：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法，二者、義。
講話：
因緣的一分，上面已經說過了，現在要來說立義的一分。大乘（摩訶衍）的道理，總起來講有兩種：第一種是「法」，第二種是「義」。

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；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；依於此心，顯示摩訶衍義。
講話：
所說的法，到底是甚麼法呢？就是我們眾生的心，不過這個心，不是肚裏面的肉團心，也不是思惟的「妄想心」，更不是相宗所說的「八識心」，乃是馬鳴菩薩自己所證到的心，這個心，能夠把世間一切法，及出世間一切法，通通攝收在裏面，依據這個心，才能夠顯現開示大乘的義理。

何以故？是心真如相，即示摩訶衍體故；是心生滅因緣相，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。
講話：
為甚麼依這個心，就能夠顯示大乘的義理呢？這有兩方面說的：一方面是心的真如，那就是大乘的體；一方面是心的生滅，那就能夠顯示大乘自體上的相用。

所言義者，則有三種：云何為三？一者、體大，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；二者、相大，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；三者、用大，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。
講話：
上面所講的是法，現在所講的是法上所有的義。然義又有三種分別：第一種是真心的「體大」，因為這真心是宇宙萬有一切法的真如性，是平等平等，所謂：「在佛不增，在生不減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第二種是真心的「相大」，這就是說：在我們這個真心的如來藏中，本來就具足無量無邊自性本有的功德。第三種是真心的「用大」，就是說：這真心的功用，能生一切「世間法」的善因善果，又能生「出世間法」的善因善果。

一切諸佛本所乘故，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。
講話：
上面這一心三大之法，也就是十方一切諸佛，在因地時，本來所乘的「心法」，那末，一切菩薩要到如來的地位，也都要乘此「心法」，方能到啊！

已說立義分，次說解釋分。解釋分有三種：云何為三？一者、顯示正義；二者、對治邪執；三者、分別發趣道相。
講話：
上面已經把立義分說過了，然而立義文中，是最簡單的，若不詳細解釋，怎樣可以明了，所以現在要說解釋分了。解釋分要分為三種：第一要顯示本論的正義，第二正義雖然是顯示了，然而還有許多邪執，也不能不想法子去對治。第三邪正既然都明白了，就要分別發心趣向所行之道。

顯示正義者，依一心法有二種門：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心真如門，二者、心生滅門；是二種門，皆各總攝一切法。此義云何？以是二門不相離故。
講話：
在三種解釋分中，現在先講第一種顯示正義。這個心的正義，究竟要怎樣顯示才能夠明白呢？那就是依據一心真理，分做兩門來開示；第一種約「心」的體上說，叫做「真如門」：第二種約「心」的相用上說，叫做「生滅門」。真如和生滅兩門，各各總攝一切法，就是說：真如門是總攝一切法，而生滅門也是總攝一切法。甚麼道理呢？因為真如是生滅的體，生滅是真如的用，體雖不變，而用能隨緣，體不離用，用不離體，二門既不相離，所以說都是總攝一切法。

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，所謂：心性不生不滅。一切諸法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心念，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，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。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
講話：
「真」是不虛偽，「如」是不變動，甚麼叫做真如心呢？真如心就是真實心，這真實心究竟是甚麼東西呢？就是一真法界的真心，也就是一個大總相的法門體。平常我們所說的，這個真心實性，是不生不滅的。不過眾生有種種的妄念，因此，在平等無差別的真心實性中，生起了有種種差別的事相。假如能離開妄心的一念，那一切千差萬別的境界相狀，也就沒有了。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一切事物，自從無始以來，就離開了言說，當然是沒有什麼名字，就是用心去思想攀緣，也是不能及的。一切法的本來面目，都是究竟平等；法性既然平等，當然沒有變異，不可破壞。因為通通都是真心，所以才叫做「真如」。

以一切言說，假名無實，但隨妄念，不可得故；言真如者，亦無有相。謂言說之極，因言遣言，此真如體，無有可遣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。亦無可立，以一切法皆同如故。當知一切法不可說、不可念故，名為真如。
講話：
為甚麼真如心不能用言說呢？因為一切的言說，都是假名無實。例如：口裏說火，真有火嗎？說刀，真有刀嗎？這就可以知道，一切言說，都是因為我們心中有妄念才有，設若追究它的實體，實在是沒有的。

其實不但是一切的事物沒有名字，就是連真如這個東西，也是沒有相狀的，既然沒有相狀，為甚麼又有這個真如的言說呢？那是因為這真如的言說，是到了極點，再不能用言說了。好像一班小學生在課室裏亂喊亂叫，先生進了課室，叫他們：「不要亂說話啊！」這時候大家通通都靜下來了，這就叫做「因言遣言」。然而要知道言說雖然是可遣除，但是真如的自體，那是不可以遣除的。為甚麼不可以遣除呢？因為一切法通通都是真如啊！遣除它到甚麼地方去呢？既然不可以遣除，那末，可以建立嗎？也不可以建立的。甚麼理由呢？因為一切法同是真如啊！我們應當知道：一切事事物物，本來就不可用言說，用想念，所以叫做「真如」。

問曰：若如是義者，諸眾生等，云何隨順，而能得入？答曰：若知一切法，雖說無有能說可說，雖念亦無能念可念，是名隨順。若離於念，名為得入。
講話：
這裏設了一個問答。就是問：照上面這樣說，真如也不可遣，又不可立，亦不可說，還不可念，如果真是照這樣做起來，那末，我們一切眾生怎樣能夠隨順得入呢？答覆這個問題，就是說：設若能夠知道一切法，雖然是假借言說，然而同時又要知道實在是沒有「能說的人」同「所說的法」，雖然是生起了一種心念，實在是沒有「能念的心」和「所念的境」，如果能夠這樣，就叫做「隨順」。設若把妄念通通離開了，那就叫做「得入」了。

復次，此真如者，依言說分別，有二種義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如實空，以能究竟顯實故；二者、如實不空，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。所言空者，從本已來，一切染法不相應故。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，以無虛妄心念故。當知真如自性，非有相，非無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無相，非有無俱相；非一相，非異相，非非一相，非非異相，非一異俱相。乃至總說，依一切眾生，以有妄心，念念分別，皆不相應，故說為空。若離妄心，實無可空故。
講話：
上面所講的是離言真如，現在再來講假借言說的真如。因為如果完全不假言說，那末，眾生怎樣信解修行呢？所以把離言真如說過了之後，現在接著來說說假借言說的真如。

這假借言說的真如，可以分做兩種意義來講。那兩種呢？第一種是「如實空」，第二種是「如實不空」。怎樣叫做「如實空」呢？因為能夠究竟顯現真如的實體啊！怎樣叫做「如實不空」呢？因為真如的實體，本來是具足圓滿無漏清淨本性的功德啊！

現在再來說說空的話；就是說：真如的實體從無始以來，一切虛妄的染污法，就是同它不相應的。因為真如是離開了一切法的差別相，這就是沒有了虛妄心念的原故。我們再進一步說：應當知道真如的自體，不是有相，也不是無相；不是非有相，更不是非無相；那末，難道是有無俱相嗎？固然不是啊！真如的自體，不但不是有無，連一也不是，異也不是，非一相也不是，非異相也不是，那末，一異俱相當然也不是了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總起來說一句：一切眾生所以看見種種有相的境界，都是因為眾生有種種妄心，剎那剎那念念分別，其實這種妄念，對於真如的實體，有相應嗎？當然是不相應的。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才叫做空。設若把妄念通通離開了，真如的本體，實在沒有東西啊！

所言不空者，已顯法體空無妄故，即是真心；常恆不變，淨法滿足，則名不空。亦無有相可取，以離念境界，唯證相應故。
講話：
上面講的是空，現在再來講講不空；不空的道理，又是怎樣呢？就是說：已經把法體顯現出來，絲毫的虛妄都沒有了，那就是真心。這真心的體性，是無始無終常恆不變的。然而為甚麼又要叫它是不空呢？因為真心本來具足無量無邊的清淨功德，圓滿具足，所以才叫做不空。然而功德雖是不空，但是無有幻相可取，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為這是離開了妄念的境界，唯有行人真實去用功，到了親證的時候，才能夠相應。

心生滅者，依如來藏，故有生滅心。所謂不生不滅，與生滅和合，非一非異，名為阿梨耶識。此識有二種義，能攝一切法，生一切法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覺義，二者、不覺義。
講話：
我們記得嗎？在顯示正義的文中，說依一心法有二種門；上面所講的是真如門，現在來講生滅門。怎樣叫做心生滅門呢？我們要知道；說到真心的體，那完全是不生不滅；說到真心的相，才可以說生滅：真心本來是無相，說有相，也是為眾生方便說的。約體，叫「真如」；約相，叫「如來藏」。所以說：依如來藏，故有生滅心。因此，我們也就知道：約體是不生滅，約相是生滅，如波之動相，和水之濕性，固不可說它是一，也不可說它是異，因此，就另外安它一個名字吧，就叫做「阿賴耶識」。這「阿賴耶識」，約它的相，是有生滅的；約它的性，是不生不滅的。

這「阿賴耶」的名義，先得解釋明白。「阿梨耶」，就是「阿賴耶」，中國話叫做「藏」。因為能藏一切法的種子，所以叫做「能藏」。又被前七識雜染現行法所熏染，所以又叫做「所藏」。再加之被第七識所執著為我，所以又叫做「我愛執藏」。此識分開說，有兩種意義：它能攝藏一切法的「種子」，又能生出一切法的「現行」，云何為二呢？第一種叫做「覺」，第二種叫做「不覺」。

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，無所不徧，法界一相；即是如來平等法身。依此法身，說名本覺。何以故？本覺義者，對始覺義說。以始覺者，即同本覺。始覺義者，依本覺故，而有不覺，依不覺故，說有始覺。又以覺心源故，名究竟覺；不覺心源故，非究竟覺。
講話：
怎樣叫做「覺」義呢？就是說：真心之體，是離開了一切妄念。試問：離開了妄念的相狀，好像甚麼樣子呢？沒有法子來形容它，只好比方同虛空一樣，沒有一個角落不普徧啊！十方法界，同是一相，這就是如來平等清淨的法身。

我佛依據這一切眾生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，平等的法身，特別同它安一個名字，叫做「本覺」。甚麼原故呢？因為這本覺的名義，是對「始覺」說的；而始覺到本覺，覺的是甚麼東西呢？就是覺的本覺啊！所以同本覺是一樣。也可以說：離開了本覺，就沒有始覺啊！我們再來說說：始覺的意義，依據本覺的原故，一切眾生從來不知，所以又叫做「不覺」。依據不覺的原故，今日聽教明理，所以說他始覺。在這覺義中，又分出兩條路：第一條是覺悟了心源，澈底的明白了，這叫做「究竟覺」，那就是佛陀所親證的境界。第二條雖然是覺悟了，但是沒有覺悟到心源，沒有澈底明了，這叫做「非究竟覺」，統統叫作菩薩的境界。

此義云何？如凡夫人，覺知前念起惡故，能止後念令其不起。雖復名覺，即是不覺故。
講話：
這非究竟覺的意義，分開來又有三種：第一是名字覺，好像一般十信的內凡，他們雖然是覺知了前一剎那妄念生起了惡法，馬上就能夠止息後念令他不起，這雖然可以叫做覺，其實還是不覺。

如二乘觀智，初發意菩薩等，覺於念異，念無異相。以捨麤分別執著相故，名相似覺。
講話：
第二是「相似覺」。前面是講十信的內凡，現在是說聲聞、緣覺，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的菩薩。「初發意」，是初住菩薩，叫做初發心住。「觀智」，是能觀之智。我們要知道：無明，有四個階段，就是生、住、異、滅。前面的十信，是覺到了滅相無明；現在的三賢，是覺到了異相無明，所以叫做「覺於念異」，也就是覺到了異念，然而過細觀察起來，這無明的妄念，也就不見得有異相，甚麼原因呢？這是因為捨棄了粗的分別，而沒有了執著相，這叫做「相似覺」。

如法身菩薩等，覺於念住，念無住相。以離分別麤念相故，名隨分覺。
講話：
第三是「隨分覺」。甚麼叫做「法身菩薩」呢？就是初地菩薩，破了一分無明，便顯現一分法性；登地以上的菩薩，都是以法性為身故。三賢菩薩是覺的異相無明，十聖菩薩是覺的住相無明，所以叫做「覺於念住」，也就是覺到了住的妄念。然而再進一步去觀察，住相的妄念，也是了不可得，這又是甚麼原故呢？這是因為離開了麤的分別妄相；也就是隨各人所證的深淺不同，所以叫做「隨分覺」。

如菩薩地盡，滿足方便，一念相應，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。以遠離微細念故，得見心性，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覺。
講話：
前面的名字覺，相似覺，隨分覺，都在始覺中算數，唯有要到菩薩地圓滿的時候，才算究竟覺，也就是佛果。一切功德，通通滿足，一念「如如智」和「如如理」相應了，只要覺心一起，而用智慧去觀察這真心，實在沒有最初的始相。這是甚麼原故呢？這是因為把最初一品生相無明，破乾淨了，所以微細的妄念都遠離，然後親見真心實性，知道從前所用的都是生滅妄心，現在明白心性是不生不滅常住真心，這才叫做「究竟覺」，也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的佛陀。

是故修多羅說：若有眾生能觀無念者，則為向佛智故。又心起者，無有初相可知，而言知初相者，即謂無念。是故一切眾生，不名為覺。以從本來念念相續，未曾離念，故說無始無明。
講話：
這一段，是引經來證明佛和眾生究竟在甚麼地方不同。就是說：眾生不離妄念，而佛是完全用智照境，不起分別思量，所以叫做「無念」。因此，大乘經中常說：設若有一個眾生，能夠發心去用功觀察無念的話，那就是向佛的智慧上去行。

還有一個意思，我們要知道：前面所說的「心起」這一句話，實在是沒有初相可知；那末，為甚麼又要說知「初相」呢？這是說：能夠證到「無念」的境界，才能知道。所以一切眾生，都不能叫做「覺」，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為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，都是剎那剎那在那兒念念相續，一向就沒有離過妄念，所以說：此即「無始無明」。

若得無念者，則知心相生、住、異、滅；以無念等故，而實無有始覺之異。以四相俱時而有，皆無自立，本來平等，同一覺故。
講話：
設若能夠得到無念的人，才能知道心相的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但有假名，本無獨立的自體；那末，同無念的境界，豈不是相等嗎？這樣說起來，就實在沒有本覺同始覺之異，因為生住異滅的四相，都是對待的假名，同在一剎那間，沒有各別獨立的自體，本來是平等平等，同是一個覺性。

復次，本覺隨染分別，生二種相，與彼本覺不相捨離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智淨相，二者、不思議業相。智淨相者，謂依法力熏習，如實修行，滿足方便故。破和合識相，滅相續心相，顯現法身，智淳淨故。
講話：
本覺之體，雖然不變，本覺之相，可以隨緣。「隨染」，即是隨緣，也就是熏習的意思。現在再來說說：本覺隨熏習的分別，有兩種義相，這相和本覺的理體，當然是不相捨離。那兩種相呢？第一種叫做「智淨相」，第二種叫做「不思議業相」。

現在先說智淨相：甚麼叫做智淨相呢？就是說：依托佛陀大悲心，流出來的正法力量，常常去聞思，然後依照聞思的熏習，就去真真實實的修行，用種種很便利的方法，把一切功德悉皆滿足，然後把這阿賴耶識的和合相破除了，生滅相續心相也滅除了，當然清淨的法性身，就會顯現，這種智慧，是純粹的無漏清淨，所以叫做「智淨相」。

此義云何？以一切心識之相，皆是無明。無明之相，不離覺性，非可壞，非不可壞；如大海水，因風波動，水相風相，不相捨離，而水非動性；若風止滅，動相則滅，濕性不壞故。
講話：
現在要把這和合識相，破除了之後，它的狀況是怎樣？要詳細的解釋一下：這個意義是怎樣講呢？因為一切眾生心識之相，完全是「無明」。但是，我們要知道：無明之相，雖然是染污，然而，它的本身是虛妄無體，不能離開覺性，而無明自己也沒有獨立之體。這裡有一個最要緊的關鍵，我們不可不先知道一下：就是說它可壞也不是，說他不可壞也不是；因為可以破壞的是染污相，而不可以破壞的是本來清淨的體；這道理你如果不懂，可以說個譬喻給你聽，使你容易明白。譬如大海裏面的水，本來是湛然不動的；後來因為有了風，所以生起了波浪，就有動相了！試問：這時水相和風相，有分離開嗎？當然沒有。然而，水不是動性，設若風止息了之後，當然就沒有動相，然而，水的濕性，絲毫是沒有壞滅啊！

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，因無明風動，心與無明，俱無形相，不相捨離，而心非動性；若無明滅，相續則滅，智性不壞故。
講話：
如果明白了上面這個譬喻，這法上的意義，自然會明白了。這樣，我們就會知道：眾生的自性真心，本來是清淨，因為被無明的風鼓動了，所以生起了念念生滅相續的波浪，然而要知道：真心和無明，都是沒有形相，而這兩樣東西，在眾生分上是不相捨離的。但是，真心不是動性，設若無明的風滅除了之後，這念念相續的妄心，當然會滅，然而如如不動的智性，是永遠的不會壞滅。

不思議業相者，以依智淨，能作一切勝妙境界：所謂無量功德之相，常無斷絕。隨眾生根，自然相應，種種而現，得利益故。
講話：
前面講的是智淨相，現在講「不思議業相」，其實就是真心的妙用。不思議的業相，是依甚麼東西起的呢？是依托上面的智淨相生起的，所以能作一切說法利生殊勝微妙的境界。就是說：真心體上本來具足無量無邊的功德之相，是恒常永遠不斷絕的，可以隨從眾生各各不同的根性，自然相應，種種顯現而得利益。故云：「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，眾生心垢淨，菩提影現中」是也。

復次，覺體相者，有四種大義，與虛空等，猶如淨鏡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如實空鏡，遠離一切心境界相，無法可現，非覺照義故。
講話：
前面所講的，是隨染本覺，明離染功能；現在來講性淨本覺，是顯在纏功能。也就是性淨本覺未現時，就具足這種功能。

現在再來說本覺性淨的體相，分開來有四種大的意義，這四種大義，同虛空一樣廣博，可說是無所不包；又好像清淨的明鏡，光明照澈無所不現。

在四種之中，現在先來講第一種「如實空鏡」。怎樣叫做空鏡呢？就是說這本覺心中，根本上就沒有一切妄心分別的境界相狀，本覺心中，既然是空空如也，纖塵不立，一無所有，當然是無法可現，這是本來就是這樣，並用不著甚麼覺照的功用，然後才有。因此，說不上甚麼始覺之智。

二者、因熏習鏡：謂如實不空。一切世間境界，悉於中現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壞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，即真實性故。又一切染法，所不能染，智體不動，具足無漏，熏眾生故。
講話：
第二種是「因熏習鏡」，是說如實不空，因為真心中能夠如實空，所以才能夠如實不空。這是甚麼理由呢？例如假使沒有虛空，也就不能容納山河大地；假使沒有虛空，也就不能建築亭臺樓閣，房廊屋舍。所以真如之體，雖然一法不立，然而真如之用，確是萬法全彰。一方面由真如內熏之力，再加上聞思修外緣之助，所以一切世間境界，悉於中現，如鏡現像，一照則現；真心與萬法本是一體，既無內外，那裏有出入，萬法既是真心本有，那裏會壞滅？因此，是常住不生不滅，所以才叫做一心。一切法既然都是真如實性，那末，一切染污法，能夠染污真心嗎？當然是不能！因為真如的智體，本來是不動，圓滿具足無漏的功德，來熏習眾生。

三者、法出離鏡，謂不空法，出煩惱礙、智礙。離和合相，淳淨明故。
講話：
前面兩種是講在纏不染之自性清淨功能，以下兩種是講離垢清淨的功能。

甚麼叫做「法出離鏡」呢？就是依佛陀的等流教法，去聞思修起行，然後才能出離兩種障礙，這不空法，就是依法修持，破我執，證我空，破煩惱障；破法執，證法空，破所知障。智礙，就是為劣慧所障，如世智辯聰之人，不能入道。如果把我法二執一破，當下就離開了阿賴耶識，轉識成智，那就顯現淳淨的光明。

四者、緣熏習鏡，謂依法出離故，徧照眾生之心，令修善根，隨念示現故。
講話：
第四種就是「緣熏習鏡」。這是說：本覺中「不思議業相」之功能，因為如果能依法出離了兩種障礙，得了出世間無漏清淨的智慧，就可以作度生之緣，現身說法，令修善根，如雲開日現，普照眾生，所謂：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」。

所言不覺義者，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，不覺心起而有其念；念無自相，不離本覺。猶如迷人，依方故迷；若離於方，則無有迷。
講話：
上面一大段，都是講的「覺」義；現在再把不覺義來詳細說一說。甚麼叫做「不覺義」呢？不覺，就是對於真如平等無差別之理法，不能如實了知，糊裏糊塗在無差別中，妄見差別，這都是因為不覺的原故，而起心動念。然而這不覺的妄念，它本來是虛妄無體，不能自立，所以它完全是依靠本覺，不離本覺，這好像空本無花，因目病所見，目病若除，花於空滅，故狂花不能離開虛空而有，所以不覺也是不離本覺。你如果再不懂，可以說個譬喻。譬如有一個人，把東方當做西方，一把方向弄錯了，就叫做迷人，然而這迷人，是因方故迷，設若離開了方，也就沒有迷了。「本覺」譬如「方」，「迷」譬如「不覺」，「人」譬如「眾生」，這就很容易明白。

眾生亦爾，依覺故迷；若離覺性，則無不覺。以有不覺妄想心故，能知名義，為說真覺；若離不覺之心，則無真覺自相可說。
講話：
上面的譬喻如果懂了的話，這法上的道理，自然容易明白。所以說：我們眾生，就是這樣。依本覺之理體，眾生不知，故說有迷，設若離開了覺體，說個甚麼不覺？因為有了不覺的妄想心念，能知道名中所含的意義，才說一個真覺，其實這個真覺的名義，也是對待假立的；設若離開了不覺的染污心，也就沒有真覺的自相可以說得出來。因為真覺是離名字相，離言說相，離心緣相的，試問從何說起？

復次，依不覺故生三種相，與彼不覺相應不離。云何為三？一者、無明業相，以依不覺故心動，說名為業；覺則不動，動則有苦，果不離因故。
講話：
前面是講的「根本不覺」，現在來講「枝末不覺」，不過是從細至粗而已。現在就依不覺方面，先分三種相，這三相是同不覺相應不離的。那三種呢？第一種叫做「無明業相」。「無明」就是「不覺」的異名，心動故造業，不動不造業。甚麼叫做「無明業相」呢？這就是因為不覺故心動，心動所以叫做「業」。如果能夠覺悟了的話，當然心就不會妄動，妄心如果不動，就不會造業；既不造業，就不會受報，那裏會有苦呢？設若妄心動了的話，那一定就會造業，造了業就要受報，受報就有惱了。這是甚麼原因呢？這就是佛教常說的「果不離因」啊！

二者、能見相，以依動故能見，不動則無見。
講話：
第二種叫做「能見相」。「能見」，就是眾生見、聞、覺、知的妄見。試問：這妄見是從何而有呢？這就是因為動了妄念，才有妄見；如果妄心不動，自然也就沒有妄見。為甚麼不見，不聞，不知？這就是沒有動念的證明啊！

三者、境界相，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，離見則無境界。
講話：
第三就是「境界相」。試問：這千差萬別種種的境界，究竟從甚麼地方現出來的呢？這就是因為依托上面的妄見，所以才會妄現境界出來的，如有病目，才會現出空花。如果離開了妄見，當然也就沒有妄境，例如：病目若除，空花自滅。這是很明顯的道理。佛法所以和其他的宗教與學說不同的地方，也就在此。因為其他的學說，都是說，先有境而後生心，是主張「心外有法」，而佛教所說的是先有妄心，而後才現出妄境，是主張「萬法唯識現」。你把這兩種學說，仔細去比較一下，你自然會知道那一種理論高超和認識正確了。

以有境界緣故，復生六種相。云何為六？一者、智相，依於境界，心起分別，愛與不愛故。
講話：
平常有兩句話：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。意思是說：由無明的原故，所以不覺而生出「無明業相」、「能見相」、「境界相」三種細相出來，因為這三種相都還在阿賴耶識中，沒有顯現出來，所以叫做「細」。現在是由境界的助緣，生起下面六種粗相，這六種是已經顯出來了，容易知道的，所以叫做「粗」。在這六種粗相中，先來講第一種「智相」。甚麼叫做「智相」呢？就是依於順逆好醜的境界，妄心生起了就去分別；若是遇到了順的境界，覺得是好，就生起愛來。若是遇到了逆的境界，覺得是不好，就生起不愛的厭惡心，起了惑，就造業，必定會受苦報了。

二者、相續相，依於智故，生其苦樂，覺心起念，相應不斷故。
講話：
第二種是「相續相」。甚麼叫做「相續相」呢？因為妄心不動，不起分別則已，如果一起分別，必至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斷，對於愛境，就生「樂想」；對於不愛境，就生「苦想」。前面的智相，是「俱生的法執」；現在的相續相，是「分別的法執」；這相續相，是依於前面的智相，然後生起苦樂的感覺，剎那剎那，起念相應無有間斷。

三者、執取相，依於相續，緣念境界，住持苦樂，心起著故。
講話：
第三種叫做「執取相」。甚麼叫做「執取相」呢？就是不明白一切境界，都是虛妄不實，在苦樂等幻境上念念相續，起執著故。

四者、計名字相，依於妄執，分別假名言相故。
講話：
第四種叫做「計名字相」。甚麼叫做「計名字相」呢？就是依托前面顛倒的執取，非實計實，分別一切假名言說，生種種煩惱。前面執取相是「俱生我執」，現在計名字相，是「分別我執」。從無明業相至計名字相，雖然有粗細不同，但是總名都叫做「惑」。

五者、起業相，依於名字，尋名取著，造種種業故。
講話：
第五種叫做「起業相」。甚麼叫做「起業相」呢？就是依托前面的名字，不了解名字完全是假立的，而跟著名字去種種取著，造下種種的有「漏業」，這就叫做「起業」。

六者、業繫苦相，以依業受果，不自在故。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，以一切染法，皆是不覺相故。
講話：
第六種叫做「業繫苦相」。甚麼叫做「業繫苦相」呢？就是依托前面的「起惑」「造業」而感受的果報，業果之報，苦多樂少，故不得自在：不但是生在欲界六道中固然是苦，就是生到色界和無色界天中去，還是免不了壞苦和行苦，因為沒有超出三界，總是「有漏」，在生死中，不能作主，所以不得自在。我們說了這半天，都是吃了「無明」的大苦，因為無明能夠生出一切染法，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為一切染法，都是不覺的相故，反過來說一句：假定是覺悟了的話，那裏還會起惑造業，去受果報呢？所以一切染法，皆是不覺相故。這是千真萬確的。所以佛教的生死輪迴，只有「惑、業、苦」三道，無始無終在那兒流轉，決定沒有一個什麼創造者在那裏主宰和管理。

復次，覺與不覺有二種相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同相，二者、異相。言同相者，譬如種種瓦器，皆同微塵性相。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，皆同真如性相。
講話：
現在再來談談「覺」同「不覺」都有兩種相。那兩種相呢？第一種叫做「同相」，第二種叫做「異相」。甚麼叫做同相呢？好像各種不同的瓦器，盃盤壺碗，形式上儘管各式各樣，而它的原質都是微塵所成的，沒有什麼不同。這個道理如果明白了，那無漏的種種幻業，和無明的種種幻業，染淨的性質，雖然是有兩種不同，如果找出它們的本來面目，同是真如的性相，那是一樣的。

是故修多羅中，依於此真如義故，說一切眾生，本來常住，入於涅槃。菩提之法，非可修相，非可作相，畢竟無得。亦無色相可見，而有見色相者，唯是隨染業幻所作，非是智色不空之性，以智相無可見故。
講話：
前面說的覺與不覺同一個真如的性相，恐怕大家不相信，所以馬鳴菩薩，引佛陀所說的經典來證明，在佛經上有這樣的話：依據這真如的道理，說一切眾生本來就是常住，已經就是不生不滅的涅槃。要知道菩提這件東西，是人人本有，個個不無，所謂：天真本具，決定不是可以修的，可以作的，如果真是可修可作，那變了有為的生滅法，那還成個甚麼佛？所以說修說作，那都是無修而修，修而無修；作而無作，無作而作；這叫做幻修幻作，歸根究底，正如楞嚴經上所說的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這才是正知正見。既然說畢竟無得，當然是無色相可見，這就是法身如來。然而有許多經論上，又說有色相可見，這又是甚麼意思？這就是隨無漏的幻業所成，就是功德的報身如來，和示現的應化身，並不是智色不空之性，這「智色不空之性」六個字，要注意！「智色不空」，那是指「報身」；「之性」的「性」字，那是指「法身」，所以重在「性」字。意思就是說：不但是法性身看不到，就是報身佛的自受用身也是看不到的，唯有如來自受用的法樂。

言異相者，如種種瓦器，各各不同。如是無漏無明，隨染幻差別，性染幻差別故。
講話：
前面所講的是「同相」，現在再來講「異相」。異相好像甚麼東西呢？好像種種瓦器，盃盤壺碗，形式當然各各不同。這個道理明白了，那末，這無漏的染幻差別，和無明的染幻差別，當然是不可以一體同觀啊！然而為甚麼這覺與不覺有同相和異相呢？要知道：設若不知道「同相」，眾生就永無成佛的希望，設若不知道「異相」，眾生就不去修行，睡下來等候成佛嗎？當然是不可以。所以說：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復次，生滅因緣者，所謂眾生依心、意、意識轉故。此義云何？以依阿梨耶識，說有無明，不覺而起，能見，能現，能取境界，起念相續，故說為意。
講話：
這一段我先來打諸位一個招呼：就是研究和閱讀的人，切切不要拿唯識法相上的名詞來分析！說甚麼「心」是屬於集起的第八識。「意」是屬於思量的第七識。「意識」是屬於了別的前六識。起信論的章法，倒不是這種佈置。還是老老實實，照本文的解釋穩當，請讀者先注意一下。

上面講的染淨生滅之相，現在來講生滅的因緣。意思就是說：為甚麼好好的不生不滅，而會變成了生滅呢？這裏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：就是依托眾生心、意、意識，轉變生起的原故。這個道理怎樣解釋呢？因阿賴耶識雜染的意義，才說有一個無明，因無明不覺的原故，所以生起「能見」，「能現」，「能取境界」，起念相續，故說為意。所以這個「意」，不是單單指的第七識，而是合「三細」「二粗」五相而成，試看下面的問答，就顯然的明白。

此意復有五種名：云何為五？一者、名為業識，謂無明力，不覺心動故。
講話：
現在把這一個意，分開五個名字來解釋。那五個名字呢？第一個叫做「業識」。甚麼叫做「業識」呢？就是由無明的力量，不覺而起心動念。

二者、名為轉識，依於動心能見相故。
講話：
第二個叫做「轉識」。甚麼叫做「轉識」呢？就是依托不覺的動心，妄見一切境界的相狀。

三者、名為現識，所謂能現一切境界，猶如明鏡現於色像；現識亦爾，隨其五塵對至即現，無有前後，以一切時，任運而起，常在前故。
講話：
第三個叫做「現識」。甚麼叫做「現識」呢？就是說，此識能現出一切境界，好像明鏡一樣，能顯現一切色像。這現識的功能，就是這樣，能夠隨順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塵的境界一對就現，也沒有什麼前後的分別。好像照相一樣，一照即現，因為一切時都是任運自然而生起的，所以常常現前。以上「業識」、「轉識」、「現識」，也就是三細的異名。

四者、名為智識，謂分別染淨法故。
講話：
第四個叫做「智識」。甚麼叫做「智識」呢？這「智」倒不要誤會是智慧的智，乃是不覺妄生分別的邪智，因為它不能了達一切法本來是自心所現，非實計實，在那兒妄生分別，在沒有染淨平等法中，而妄生分別種種差別不平等之法。

五者、名為相續識，以念相應不斷故；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，令不失故；復能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，無差違故。能令現在已經之事，忽然而念；未來之事，不覺妄慮。是故三界虛偽，唯心所作，離心則無六塵境界。
講話：
第五個叫做「相續識」。甚麼叫做「相續識」呢？就是同前面的妄念相應之後，念念不斷。對於過去無量世以前所造的「善」「惡」等業，能令不失。同時對於現在和未來所受的「苦」「樂」等報，又能成熟，一點也不會差錯。還有一種功能，對於現在已經之事，忽然間會起念。就是未來之事，他也就能夠使令它不知不覺的去思慮。因為這種原故，所以才知道三界所有的一切根身和器界，完全是虛假，都是由眾生的妄心所造成的，如果離開了心念，也就沒有六塵的境界。這相續識和上面的智識，是屬於六相中的前兩種粗惑，連上面三細，綜合起來都叫做「意」，這個「意」的意義和範圍，同平常所說的「意」是大大的不同啦！

此義云何？以一切法皆從心起，妄念而生。一切分別，即分別自心，心不見心，無相可得。當知世間一切境界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。是故一切法，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唯心虛妄：以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故。
講話：
這一段是解釋上面的「三界虛偽，唯心所作，離心，則無六塵境界」的註腳。這道理是怎樣說呢？因為一切法的幻相，都是從眾生分別心而起，妄念所生；同時還要知道：所有一切的分別，並不是外面真有個什麼東西給我們分別，其實分別還是分別自己心中所現之影像。然而妄心是不能看見自心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因為妄心也是沒有形相可得，好像指不自觸，刀不自割一樣，所以妄心是看不見自心。因此，我們就知道：世間上所有的一切境界，都是依托眾生的無明虛妄心念，而得住持，因這個原故，就知道一切法，如鏡中像，那裏有實體可得呢？妄心所現的一切法，完全是虛妄。怎樣知道它是虛妄呢？因為妄心生起分別，才生起種種法的差別；如果妄心不起分別，到了一念不生的當兒，那真是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了！那裏還有甚麼千差萬別的境界呢？所以知道它是虛妄。

復次，言意識者，即此相續識。依諸凡夫取著轉深，計我、我所，種種妄執，隨事攀緣，分別六塵；名為意識，亦名分離識，又復說名分別事識。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。
講話：
這裏所說的「意識」，那實實在在是說的第六意識。不過這意識，可分為兩種：一是同時意識，又叫五俱意識，還有叫明了意識；一是獨頭意識。如果和前五識同時緣境者，那就叫做「同時意識」。假若不和前五識同起者，那就叫做「獨頭意識」。

這裏所講的意識，就是六粗中的相續識。他是依著凡夫的執著，越轉越深，或執為我是有主宰，或執是我所有的物；前者是執為根身，後者是執為器界；一切法上生起種種妄執，隨一切的事物上，用種種攀緣心，去分別六塵的境界，這就叫做「意識」。因為它能夠分開來幫忙前五識起作用，所以叫做「分離識」，也就是「同時意識」。又因為它離開了前五識，也能夠有獨起的作用，所以又叫做「獨頭意識」。這個染污意識，是依托我見和我愛增長許多煩惱，所以叫做「染污意識」。

依無明熏習所起識者，非凡夫能知，亦非二乘智慧所覺。謂依菩薩，從初正信發心觀察；若證法身，得少分知；乃至菩薩究竟地，不能盡知，唯佛窮了。
講話：
前面是說明染法生起之因緣，以下是講淨法生起之因緣。現在再把染法生起的意義說一說：設若是依托無明熏習所生起的「阿賴耶識」這個道理是很深，當然不是凡夫和二乘的智慧所能知道，因為凡夫和二乘只能知道前六識的境界，七、八二識，未夢見在。要依托菩薩根性的人，從最初發起正信去觀察阿賴耶微細的境界，設若證到初地以上的法身菩薩，方能得少分知，因為他破了一分無明，而顯現一分法身。就是到了十地菩薩，還是不能夠盡知，因為他還有一分無明沒有破盡，要到佛果的地位，把一切無明統統破了，才能究竟啊！

何以故？是心從本已來，自性清淨而有無明，為無明所染，有其染心；雖有染心，而常恆不變；是故此義唯佛能知。所謂心性常無念故，名為不變。以不達一法界故，心不相應，忽然念起，名為無明。
講話：
這一段是要說明這阿賴耶識甚深的道理，為甚麼凡夫和二乘不知，就是菩薩還不能究竟的明了所以然。現在先來徵問：為甚麼佛能夠究竟明了阿賴耶識的道理呢？答：眾生這個真心，從無始以來，本來是清淨，因為套上了一件無明的外衣以致沒有顯現。這「真如」和「無明」都是無始以來本有的；好像礦中的「金」和「沙」，是沒有先後的。真心既被無明所熏染，於是才有染心的阿賴耶識。然而要知道：外面雖有染心蓋覆，而內在的真心，還是常恒不變。這個道理，別人都不知道，唯有佛陀才能究竟明了。所謂：「欲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」。由此，就可得到以下兩種結論：①真心的體性，是恒常沒有絲毫的妄念，這就叫做「其體不變」。②因為眾生不能了達真心的平等法界，它的相狀完全同真心不相應，所以忽然生起了妄念，這就叫做「無明」。

染心者有六種。云何為六？一者、執相應染，依二乘解脫，及信相應地遠離故。
講話：
以下是說明轉染成淨之次第，分為六種：第一種叫做「執相應染」。甚麼叫做「執相應染」呢？「執」，就是六粗中的執取相和計名字相。「染」，就是染污，「相應」，就是能念之心，和所念之境相符執著。這個執取相和計名字相，要到甚麼時候才斷呢？要到阿羅漢，辟支佛的極果，以及十信滿心，十住菩薩才斷了。因為他們都是破了「我執」，斷了「煩惱障」的原故。

二者、不斷相應染，依信相應地修學方便，漸漸能捨，得淨心地究竟離故。
講話：
第二種叫做「不斷相應染」。甚麼叫做不斷呢？「不斷」，就是「相續相」。它是依著「苦」「樂」等境，念念不捨，相續執持，是分別起之法執，要到初地菩薩才斷了。老實說：從十住以去，要經過十行，十回向，四加行，慢慢用種種方便去修學，一到了淨心地，破了一分無明，見到了一分真理，才可以叫做究竟離了這個相續染。

三者、分別智相應染，依具戒地漸離，乃至無相方便地究竟離故。
講話：
第三種是「分別智相應染」。甚麼叫做分別智呢？就是六粗頭一個「智相」。它是依托妄境而去分別，所以弄得下面去相續執取。要從二地菩薩起，直到第七地菩薩才斷除了。在七地以前，用功觀察的時候，有相觀多，無相觀少，到了第七地，完全是用無相觀，所以叫做「無相方便地」。

四者、現色不相應染，依色自在地能離故。
講話：
第四種是「現色不相應染」。甚麼叫做現色呢？就是三細中第三種「境界相」。這境界完全是無中生有由妄見而生，它也算是染污法，不過它還沒有發現出來，還在阿賴耶識中，心境還沒有相對，所以叫做「不相應」。它是由根本無明而熏動淨心，所以妄現境界，要到第八地菩薩才能斷了。因為他能夠變瓦礫而成黃金，所以叫做「色自在」。

五者、能見心不相應染，依心自在地能離故。
講話：
第五種是「能見心不相應染」。甚麼是能見心呢？就是三細中第二種「能見相」。它是由無明熏真心而生妄見，至九地菩薩方斷。因為他能變濁世成淨土，隨心轉變，所以叫做「心自在」。

六者、根本業不相應染，依菩薩盡地，得入如來地能離故。
講話：
第六種是「根本業不相應染」。甚麼叫做根本業呢？業是動作的意思。根本、是由根本無明的原故，所以妄心才會妄動，因是根本上妄動，故名為「根本業」。就是三細中第一種「無明業相」。要到十地菩薩以後，金剛喻定，進入如來妙覺的時候，才能最後斷了這生相無明，名為成佛。

不了一法界義者，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，入淨心地隨分得離，乃至如來地能究竟離故。
講話：
甚麼叫做「不了一法界義」？就是眾生因為有了無明不覺的原故，所以不明了真如法性，是平等無差別的，所以叫做「法界」。這裏有三個次第：第一是「相似覺」，從初住至初地，所以說：「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」。第二是「隨分覺」，從二地至九地，所以說：「入淨心地隨分得離」。第三是「究竟覺」，那就是如來地了。所以說：「乃至如來地能究竟離故」。

言相應義者，謂心念法異，依染淨差別，而知相緣相同故。
講話：
這裏是解釋相應和不相應。現在先解釋相應，怎樣叫做相應呢？就是能念的心，和所念的法，雖然是不同，但是心境是相對的，同時染淨差別的境界，是分別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叫做「相應」。又說「心」是心王，「念法」是心所，所以叫做異。王、所雖異，緣境同時，所以才叫做「相應」。

不相應義者，謂即心不覺，常無別異，不同知相緣相故。
講話：
上面是解釋相應，現在再來解釋怎樣叫做不相應？不相應的意義，就是這「三細」的境界，尚在阿賴耶識中，能緣的心，和所緣的境，尚且未分，所以叫做「不相應」。又說「王」「所」既然未分，當然不同時緣境，所以才叫做「不相應」。

又染心義者，名為煩惱礙，能障真如根本智故。無明義者，名為智礙，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。
講話：
這裏是說明兩種障：一是「煩惱障」，一是「所知障」。煩惱障是障甚麼？它是能障真如的根本智。真如本來是平等，沒有能所，因為有了阿賴耶識的染污心，所以在無差別之中，而分出有差別的能所，所謂：能見之心與所見之境，妄心妄境，如一目有病，妄見空花，所以叫做「障根本智」。

所知障是障甚麼？它是能障後得智。因為宇宙萬有事事物物，但有一法皆應可了知。然而所以不知者，因為智慧不夠，或者有一點小慧，坐井觀天，在佛經上叫做「劣慧」，或世智辯聰障礙深入大乘的佛法，所以叫做「智障」，前面叫做「障真諦」，後面叫做「障俗諦」。

此義云何？以依染心，能見、能現，妄取境界，違平等性故。以一切法常靜，無有起相；無明不覺，妄與法違，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知故。
講話：
以下是說明煩惱礙和智礙的狀況：這意義是怎樣說法呢？因為煩惱障是由阿賴耶識的染污心，而生起能見的心，和所見的境，去妄取彼此的境界，這就違背了真如的平等性。至於智障，他是不知道一切法本來是常住寂靜的，那裏還有甚麼生滅？但是因為無明不覺，妄與一切法相違，所以不能夠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都能夠知道，這就是智慧下劣，沒有證到「差別智」啊。

復次，分別生滅相者，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麤，與心相應故。二者、細，與心不相應故。又麤中之麤，凡夫境界。麤中之細及細中之麤，菩薩境界。細中之細，是佛境界。
講話：
上面所說的是生滅因緣，現在再來說說生滅的相狀。也要分兩種來說：那兩種呢？一種是麤，一種是細。麤相是心境相對，容易覺察，也就是前面所講的四種粗惑，與心相應；細相是心境沒有相對，不容易覺察，也就是前面所講的三種細惑，與心不相應。在這粗細兩種相之中，又分為四種：第一種是粗中之粗，那是凡夫的境界，就是六粗之中的執相應染。第二種是粗中之細和第三種細中之粗，那是菩薩境界，也就是六粗的不斷相應染和分別智相應染。以及三細中的現色不相應染，和能見心不相應染。第四種細中之細，那是佛陀的境界，也就是三細中第一種根本業不相應染。 
此二種生滅，依於無明熏習而有，所謂依因依緣：依因者，不覺義故；依緣者，妄作境界義故。若因滅，則緣滅。因滅故，不相應心滅；緣滅故，相應心滅。
講話：
現在我們要研究這粗細兩種生滅，究竟是從何而有？推根究底要歸於無明熏習，「依因」「依緣」而有。甚麼叫做依因呢？就是平常說的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。甚麼叫做依緣呢？也就是平常說的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。也就是論文上說的：「依因者，不覺義故；依緣者，妄作境界義故」。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就知道：設若因如果滅了，那末，緣當然也就會同時滅了：根如果壞了，枝葉當然也會枯萎。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就知道：無明的因滅掉了，那末，前面的三細，不相應心當然會滅了。境界的緣滅掉了，那末，後面的六粗，相應心也就會滅了，這是科學上的一個「因果定律」。 
問曰：若心滅者，云何相續？若相續者，云何說究竟滅？答曰：所言滅者，唯心相滅，非心體滅。如風依水而有動相，若水滅者，則風相斷絕，無所依止；以水不滅，風相相續；唯風滅故，動相隨滅，非是水滅。無明亦爾，依心體而動，若心體滅者，則眾生斷絕，無所依止；以體不滅，心得相續；唯癡滅故，心相隨滅，非心智滅。
講話：
上面這一段問答和法喻，我們研究佛學的人，是要特別的注意！因為是學佛的人，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問的意思就是這樣說：設若心體真是滅了的話，那末，為甚麼又說相續呢？既然說是相續，那末，為甚麼又說是究竟滅呢？因為這兩件事是不能相容的矛盾律啊！

試看他答得真巧妙！我所說的滅，但是心的生滅相上說滅，並不是說，心的不生不滅體性也有生滅啊！這道理你如果不懂，可以說個譬喻：譬如風的話，它是依托水才有動相，設若水也滅了的話，那末，風相自然就斷絕了，因為它沒有依托的地方啊。但是，水性完全沒有斷滅，所以風相照常是相續的，可見是風滅了的原故，動相當然隨著它滅，並不是水也跟著風一齊滅掉了。這譬喻如果真是懂了的話，那末，無明的風也是這樣，它是依托心體而動的，設若心體也斷滅了的話，那末，眾生豈不是也斷絕了，因為沒有心體去依托啦。但是，心體既然沒有斷滅，所以心相可以相續。最後的結論：是愚癡的無明滅掉了，心的生滅相當然停止了它的作用，並不是連心的光明無漏智，也跟它滅掉了，它是巍巍不動的。

復次，有四種法熏習義故，染法淨法起不斷絕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淨法，名為真如。二者、一切染因，名為無明。三者、妄心，名為業識。四者、妄境界，所謂六塵。
講話：
現在再來講講四種法的熏習義，無論是「染法」或「淨法」，才生起不至於斷絕。那四種呢？第一種叫做「淨法」，那就是真如的佛性。第二種叫做「一切染因」，那就是不覺的無明。第三種叫做「妄心」，那就是阿賴耶的業識。第四種叫做「妄境界」，那就是色聲香味觸法的六種染塵。

熏習義者：如世間衣服，實無於香，若人以香而熏習故，則有香氣。此亦如是：真如淨法，實無於染，但以無明而熏習故，則有染相。無明染法，實無淨業，但以真如而熏習故，則有淨用。
講話：
如果不懂熏習的道理，可先來說個譬喻給你聽。好像世間上人的衣服，本來是沒有香氣，設若有一個人用香水常常去灑在上面，那末，自然就會有香氣。這個譬喻如果懂了的話，「真如」和「無明」互相熏習，也就是這樣。因為真如本來是清淨的東西，實在是沒有絲毫的染污，但是，因為常常有了無明去熏習，所以才有染污的相狀。反過來說：無明的染法，實在也是沒有淨業，但是，又因為有了真如去熏習，所以又有清淨的業用。假使沒有「無明」來熏習，我們也就不會來做眾生。反過來說：如果沒有「真如」去內熏，我們也就永遠不能夠成佛。這道理是很要把它弄清楚啊！
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？所謂以依真如法故，有於無明。以有無明染法因故，即熏習真如；以熏習故，則有妄心。以有妄心，即熏習無明；不了真如法故，不覺念起，現妄境界。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，即熏習妄心；令其念著，造種種業，受於一切身心等苦。
講話：
上面這一大連串，讀起來真有興趣！這裏先說染污的熏習。怎樣熏習才生起染污法不斷呢？就是說：最初還是要依托真如，才有無明：這真如同無明，都是無始，沒有誰先誰後，好像礦中金同沙一樣。平常說：妄依真起，不可說，真能生妄。譬如空花，只可說，花依空現，不可說，空能生花。真如本來清淨，因為有了無明的染法去熏習真如，雖然不能作「親因緣」，但是，也可作「增上緣」。因為有了無明常常去熏習的原故，就把好好的真心，而變成了妄心。這妄心就叫做阿賴耶識，也就是開頭所說的「生滅與不生滅和合」所成的。老實不客氣講啊！無明既然可以熏習真如，那末，妄心也可以熏習無明，好像你既然可以忤逆父親，那末，你的兒子當然也可以忤逆你，所謂：「簷前滴水，點點無差」。總而言之，病在不明了「真如」是「人人本具」的原故，所以「不覺妄念」生起，而現出許多的「虛妄的境界」。上面就叫做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。現在又因為有了虛妄的境界，就成了染污法的助緣，又反過來去熏習妄心，所謂：「一代不如一代」啊！這樣一來，令其念念執著，既已起惑，當然造業，那裏有不受果報的呢？這「惑、業、苦」三道的生死流轉，無始無終，輪迴不息，這是佛學上的「緣起正理」，並沒有一個創造者或主宰者於其中執政啊！

此妄境界熏習義則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增長念熏習，二者、增長取熏習。妄心熏習義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業識根本熏習，能受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一切菩薩生滅苦故。二者、增長分別事識熏習，能受凡夫業繫苦故。無明熏習義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根本熏習，以能成就業識義故。二者、所起見愛熏習，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。
講話：
這裏有三種熏習義：第一種是「境界熏習義」，第二種是「妄心熏習義」，第三種是「無明熏習義」，而每種之中，又各分二種。境界熏習義有那二種呢？第一種叫做「增長念熏習」，甚麼叫增長念熏習呢？就是說：這阿賴耶的業識，因為有了虛妄境界資熏的力量，就能夠增長意識中的微細分別，也就是智相，和相續相，兩種法執的分別。第二種叫做「增長取熏習」：甚麼叫做增長取熏習呢？就是增長前五識事識中的粗分別，也就是執取相，和計名字相，兩種我執，見和愛兩種煩惱。

妄心熏習義，也有兩種：第一種叫做「業識根本熏習」，就是說：這阿賴耶的業識，去資熏根本無明，不能離開妄念，對於無明和真如之理迷惑了，它們所執著的法相以為是真實不妄，所以能令阿羅漢，辟支佛，以及一班菩薩，去受「變易生死」的苦惱。第二種叫做「增長分別事識熏習」，就是說：資熏見和愛兩種無明，它們不明了一切境界，統統都是不實，去分別執取，因此，所以去起惑，造業，而隨業受報，這就是一般凡夫所受「分段生死」的苦報。甚麼叫做「變易生死」？就是「進化生死」。甚麼叫做「分段生死」？就是「輪迴生死」。

無明熏習義也有兩種：第一種叫做「根本熏習」，就是說：因不覺所以心動，因心動所以造業，因造業所以受報。這就是前面所說的「生滅與不生滅和合，就名為阿賴耶識」。第二種叫做「所起見愛熏習」，這就是所起的分別我執和俱生我執種種熏習，妄生執著，而成就第六意識的分別事識。

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？所謂以有真如法故，能熏習無明；以熏習因緣力故，則令妄心厭生死苦，樂求涅槃。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，即熏習真如。自信己性，知心妄動，無前境界，修遠離法；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，種種方便，起隨順行，不取不念，乃至久遠熏習力故，無明則滅；以無明滅故，心無有起；以無起故，境界隨滅；以因緣俱滅故，心相皆盡，名得涅槃，成自然業。
講話：
誰要了生脫死，只要把上面這一段看了，也就很容易明白。怎樣熏習就可以生起淨法不斷呢？就是說：因為有了真如的東西，所以就能夠常常去熏習無明；因為有了真如熏習無明的力量，所以能令妄心厭離生死的苦惱，去要求涅槃的快樂。

又因為有了妄心厭離生死，欣求涅槃的緣故，因此又常常去熏習真如，工夫久了，最後自己能相信有真如佛性，才知道我們日用之中，所動的都是妄心，除了妄心分別之外，那裏有實在的外境。由此，就可以修一切遠離的方法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就是因為它能夠照它真真實實的了知沒有前面的五塵，境界，修種種方便，而生起隨順的功行，對於一切境界，不去執取，也不去憶念，能夠這樣一直的做下去，久遠久遠的熏習力，就會把無明滅掉了，無明既然滅了之後，妄心也就不會生起，妄心既然不生起，而一切虛妄的境界，自然也會消滅。這「無明的因」和「境界的緣」統統都滅掉了，「心的生滅幻相」自然會沒有了，這樣就叫做得了「不生不滅的涅槃」，成了一種「自然的快樂」。

設若依他的位次排起來的話，就是：自信己性，當十信位。知心妄動，無前境界，當十住位。修遠離法，當十行十向位。如實了知無前境界，當初地位。行種種方便而度眾生，當二地至九地位。起隨順行，無執取與計名等念，當十地至佛果位。又無明滅，心無有起，是滅前三種「相應染」。以無起故，境界隨滅以下，是滅後三種「不相應染」，即「三細」也，如文可知。

妄心熏習義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分別事識熏習，依諸凡夫，二乘人等，厭生死苦，隨力所能，以漸趣向無上道故。二者、意熏習，謂諸菩薩發心勇猛，速趣涅槃故。
講話：
這「妄心熏習」四字，我們倒要很留意，並不可一概而論，統統都是不好。若妄心熏無明，那是加增無明之力，而令眾生流轉生死。若妄心熏真如，那是加增真如之力，而令眾生速得涅槃。現在所講的是屬於後一種。

然而妄心熏習也有兩種：第一種就是一般想修行的凡夫，以及一般已得聖果的二乘，他們不知道有「七識」和「八識」，都是以第六的「意識」，叫做「分別事識」去用功，他們都看到輪迴生死是很苦的，發起一種厭離心，隨各人的能力，廣修福德智慧，慢慢也可以證到無上的佛果，這是屬於漸進的。第二種是一類菩薩根性，他們發心是非常的勇猛精進，都是以前面「五意」，叫做「三細二粗」來熏習，所以趣向涅槃是很快的。

真如熏習義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自體相熏習，二者、用熏習。自體相熏習者，從無始世來，具無漏法，備有不思議業，作境界之性。依此二義，恆常熏習，以有力故，能令眾生厭生死苦，樂求涅槃，自信己身有真如法，發心修行。
講話：
現在再說到真如熏習的意義，也有二種：第一種叫做「自體相熏習」。甚麼叫做「自體相熏習」呢？自體就是真如的理體，自相就是真如體上的智相，從體起智，由智照體，這樣的互相熏習，自從無始以來，就具足無漏的法性，並且完備了不可思議的業用，來作觀智所緣之境，依這境、智兩種熏習的意義，所以有了力用，能令眾生厭離生死的苦惱，而要求涅槃的快樂，自己相信本身就具有真如法性，所以發心修行。

問曰：若如是義者，一切眾生悉有真如，等皆熏習，云何有信、無信，無量前後差別？皆應一時自知有真如法，勤修方便，等入涅槃。答曰：真如本一，而有無量無邊無明，從本已來，自性差別，厚薄不同故。過恆沙等上煩惱，依無明起差別；我見愛染煩惱，依無明起差別；如是一切煩惱，依於無明所起，前後無量差別，唯如來能知故。
講話：
這裏有一個問答，很有興趣，問的意思就是說：設若照上面這樣說：一切眾生都有真如，每人都可以同等的熏習，照這樣說起來，人人都要一樣才對，為甚麼有相信的，又有不相信的呢？無量無邊種種差別的不同呢？都應當大家同一個時候自己知道有真如這樣東西，來精勤修習利益眾生的種種方便，同等證入佛的大涅槃才對啊！

試看他答得多巧妙啊！不錯，真如本來是一樣有，那裏知道同時也有無量無邊的無明呢？從無始已來，一切眾生各各的根性也有差別，而業障也有厚薄不同啊！我們那裏知道，超過恒河裏面的沙以上的煩惱，這是依無明生起種種的差別；還有「我見」和「貪」「愛」種種煩惱，也是依無明生起的差別。因此，我們就知道了；這樣的許多煩惱，都是依托無明生起的，所以前前後後有無量無邊的差別，唯有如來才能夠知道。除佛之外，誰也不能夠知道啊！

又諸佛法，有因有緣，因緣具足，乃得成辦。如木中火性，是火正因，若無人知，不假方便，能自燒木，無有是處。眾生亦爾，雖有正因熏習之力，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為緣，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，則無是處。若雖有外緣之力，而內淨法未有熏習力者，亦不能究竟厭生死苦，樂求涅槃。若因緣具足者，所謂自有熏習之力，又為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。能起厭苦之心，信有涅槃，修習善根。以修善根成熟故，則值諸佛菩薩示教利喜，乃能進趣向涅槃道。
講話：
這裏有一個譬喻，說明佛法所說的要有「因」「緣」具足，方得成辦。譬如：木中火性，才是火的正因，但是，木中雖有火性，設若沒有人知道裏面有火性，又不假借一種方便，或鑽木，或燃木，而木頭自己能出火燒木嗎？那決定沒有這個道理。

這個譬喻如果真明白了的話，那末，眾生也是這樣：一方面固然要眾生具有真如佛性，向內熏習之力，然而設若不遇到諸佛菩薩，及一切善知識等，來作助緣，同他們開示指導，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都可成佛，教導許多法門，勸他們修習，都可以達到成佛的目的。設若不是這樣，眾生能自己來斷煩惱，證涅槃的話，也決定沒有這個道理。同時還有一件事情要知道：設若雖然有外緣之力，而裏面真如的淨法本身沒有熏習，這樣，也不能究竟厭生死苦，來樂求涅槃。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就知道：設若「因」「緣」都已具足，真如本性自己熏習的力量，又有諸佛菩薩等慈悲的願力來護持，然後才能生起厭苦之心，信有涅槃，來修習善根，因為修習善根成熟的原故，所以又能值遇到諸佛菩薩來開示教導，利益一切而令眾生歡喜，才能前進趣向涅槃的道路。上面這一大段，都是解釋第一種「自體相熏習」的道理，現在再來談談「用熏習」吧。

用熏習者，即是眾生外緣之力。如是外緣有無量義。略說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差別緣，二者、平等緣。差別緣者，此人依於諸佛菩薩等，從初發意始求道時，乃至得佛，於中若見若念，或為眷屬父母諸親，或為給使，或為知友，或為怨家，或起四攝，乃至一切所作無量行緣；以起大悲熏習之力，能令眾生增長善根，若見若聞，得利益故。
講話：
前面說的「自體相熏習」，現在來說「用熏習」，甚麼叫做「用熏習」呢？這就是眾生的外緣之力，但是外緣雖然是很多，如果把它束起來說，可分為兩種：第一種是「差別緣」，第二種是「平等緣」。怎樣叫做「差別緣」呢？就是這一類眾生，依托諸佛菩薩等，自從最初發心求佛道的時候起，一直到成佛的時候止，在這中間，或者同諸佛菩薩，見過了一回面，或者念過了一次，或為眷屬，父母，諸親，或為給使的佣人，或為知己的朋友，或為冤家仇人，或者做過了布施，愛語，利行，同事四攝法的人，乃至一切所作無量無邊的行緣，以生起大慈大悲熏習的力量，能生起善根，令眾生增長慢慢成就，或者看見，或者聞到名字，都可以得到利益。

此緣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近緣，速得度故。二者、遠緣，久遠得度故。是近遠二緣，分別復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增長行緣，二者、受道緣。
講話：
講到「差別緣」也有二種：第一種叫做「近緣」，馬上就可以得度。第二種是「遠緣」，那是要很久遠的時間才可以度脫。在這近、遠，兩種緣中，分開來又有兩種：第一種叫做「增長行緣」，意思就是增長菩薩的方便行緣。第二種是「受道緣」，那是由方便接受佛道而入正理。

平等緣者，一切諸佛菩薩，皆願度脫一切眾生，自然熏習，恆常不捨。以同體智力故，隨應見聞而現作業。所謂眾生依於三昧，乃得平等見諸佛故。
講話：
上面所說的都是諸佛菩薩各各不同的「差別緣」。現在來說諸佛菩薩的「平等緣」。甚麼叫做「平等緣」呢？就是說：一切諸佛菩薩，他們的「願力」都是要度脫一切眾生，自然去熏習而恒常不捨，因為諸佛菩薩是了達「生」「佛」一體，因同體的「智力」，所以能夠隨一切眾生應見應聞的，而諸佛菩薩就現身同他們說法。這樣說起來，就是眾生依各人的「定力」，才能夠平等一樣見佛。

此體用熏習，分別復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未相應，謂凡夫、二乘、初發意菩薩等，以意、意識熏習，依信力故而修行。未得無分別心，與體相應故；未得自在業修行，與用相應故。
講話：
前面講的「體用熏習」，設若對機說起來，又分二種：第一種是前面的三賢菩薩，以及二乘和凡夫，他們都是以第六識去修行，他們的長處，就是信力，但是不能觀察七、八，二識，根本智的體，既沒有證到，後得智的業用，當然沒有顯現，所以叫做「未相應」，就是未與真如的理體相應。

二者、已相應，謂法身菩薩，得無分別心，與諸佛智用相應。唯依法力自然修行，熏習真如，滅無明故。
講話：
上面說的是未相應，現在來說已相應，「已相應」是甚麼呢？就是說的法身菩薩；甚麼叫做「法身菩薩」？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薩，都證到了真如法性，他們都是以法性為身，所以叫做法身菩薩。因為登地以上的菩薩，他們已證到了無分別的根本智，所以同諸佛的智用，可以相應，他們都是依托證到了法性平等之力，而自自然然，不加勉強，無功用行去修行，用根本智，去熏習真如的理，無明自然也就不能存在。到這時可以同諸佛的體用平等相應，而廣度有情啊！

復次，染法從無始已來，熏習不斷，乃至得佛，後則有斷。淨法熏習，則無有斷，盡於未來。此義云何？以真如法常熏習故，妄心則滅，法身顯現，起用熏習，故無有斷。
講話：
前面所說的是染熏淨習義，現在來說染法有盡而淨法不盡，復次，現在再來說說：無明的染法，它是從無始已來，一向就熏習不斷，一直要到成佛的時候，才會完全斷了。至於真如的淨法，它雖然也有熏習，然而一直到了成佛，它還是照常的熏習，盡未來際，是永遠的不斷，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為真如的淨法，是恒常的熏習，所以妄心一滅，而法身就會顯現，因為從初地菩薩以後，他們都是隨順法性修習，所以無始無終，是沒有間斷的。

復次，真如自體相者，一切凡夫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諸佛，無有增減，非前際生，非後際滅，畢竟常恆；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一切功德。所謂：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，徧照法界義故，真實識知義故，自性清淨心義故，常樂我淨義故，清涼不變自在義故，具足如是過於恆沙不離、不斷、不異、不思議佛法，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故；名為如來藏，亦明如來法身。
講話：
上面把立義分中「是心生滅因緣相」一段講完，以下再講「摩訶衍自體相用三大之義」。現在先說「體相」：我們要先明白：真如的體相，一切凡夫，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，以及諸佛，都是沒有增減，過去既然不生，未來當然不滅，究竟是恒常的，從無始已來，它的自性，就滿足一切功德：

第一種是因為它本覺智慧的光明，能常常照了一切，所有的無明惑染，都不能遮障，這叫做「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」。

第二種就是無論他的方便智，和真實智，若理性，若事相，都是雙照，沒有不窮盡透徹的，所以叫做「徧照法界義」。

第三種就是因為智慧照了一切法的時候，絲毫都沒有顛倒，了知心外無一法可得，萬法都是唯心所現，所以叫做「真實識知義」。

第四種就是因為真如本體，是永遠離開了一切染污和障礙的垢穢，所以叫做「自性清淨心義」。

第五種就是真如自性也不會遷移，也不會變壞。並且離了「分段生死」和「變易生死」兩種苦惱。能夠得大自在，無論是「煩惱障」和「所知障」統統都斷盡了，所以叫做「常樂我淨義」。

第六種就是能夠永離一切的熱惱，不被生、住、異、滅、四相所遷變，業障亦不能繫縛，所以叫做「清涼不變自在義」。

這還是略說幾種而已，設若真是完全說起來的話，那真是還要超過恒河沙數的功德。試看：真如的體相它是不離的，並且是常恒相續不斷的，平等一味沒有異相，染淨無二，性相融通，這種道理當然是不能用心去思，用口去議，只好總說一句：滿足一切勝義罷了。設若依真如本具的德相上來說，因為凡夫日用不知，只好叫「如來藏」。就是如來的寶藏裏面藏了有如來，這是約凡夫在纏的方面說，設若在諸佛中障圓明方面上講，那又叫做「法身」。試問：「如來藏」和「法身」有甚麼地方差別？從相上說叫「如來藏」，從體上說叫「法身」。其實是一體，不過是「在纏」和「出纏」的分別。

問曰：上說真如其體平等，離一切相，云何復說體有如是種種功德？答曰：雖實有此諸功德義，而無差別之相，等同一味，唯一真如。此義云何？以無分別，離分別相，是故無二。
講話：
這裏有一個問答：問的意思就是說前面你不是說過了真如的體性，是平等平等，離開一切相的，為甚麼現在又說前面這許許多多的差別的功德呢？答的意思更為巧妙！就是說：不錯！功德實在雖然有這樣多，然而還是沒有差別之相，是平等一味，因為同是一個真如，既然同是真如，當然是沒有差別，既然沒有差別之相，所以叫做無二。這道理你如果不懂，可說兩個譬喻給你聽：譬如波浪的相，雖然是有大小起落的不同，然而水的濕性，是沒有兩樣的啊！又好像黃金的器物，雖然是有種種不同，釵釧瓶盤，而金性還是一樣的啊！「真如」的體相也就是這樣。

復以何義得說差別？以依業識生滅相示。此云何示？以一切法，本來唯心，實無於念。而有妄心，不覺起念，見諸境界，故說無明。心性不起，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。若心起見，則有不見之相，心性離見，即是徧照法界義故。若心有動，非真識知，無有自性，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，熱惱衰變，則不自在，乃至具有過恆沙等妄染之義。對此義故，心性無動，則有過恆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。若心有起，更見前法可念者，則有所少。如是淨法無量功德，即是一心，更無所念，是故滿足，名為法身如來之藏。
講話：
這一段文，我們一看就知道，就是把前面所說過的意義，正反兩面來說明；先來說一個問題，你前面既然說真如是平等性。那末，又有甚麼意義而說有種種差別呢？

答覆這個問題，就是說：因為阿賴耶的業識生滅相來顯示的。怎樣顯示法呢？因為一切法本來是沒有。完全是眾生的真心所現，實在是沒有絲毫的妄念。後來因為有了這阿賴耶識的妄心，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就起了妄念，有了妄念，就生起了妄見，然後才見種種妄境，所以叫它是「無明」。假定心性不起妄見，這當然就是大智慧的光明義。

設若心中起了一種妄見，那所見的都是幻境，如翳目見空花一樣，全是虛假。而真實的境界，他當然是見不到的，如果心性能離開妄見，這就是前面所說的「徧照法界義」啊！

設若心中動了妄念，那他的知見就不是真實，因為他所見的境界，都沒有自體，既然不是常，並且又是苦，既不是真我，當然是不清淨，種種的熱惱衰變，那裡有絲毫的自在呢？其實說也說不盡，只好總說一句，超過恒河裏面的沙數以上的染污，因為對於這種意義說法，假使心性如果不動妄念，那就有超過恒河沙數以上的功德相義來示現。

若心又起了妄念，看見前面一切幻境，那又不能徧知法界，只能看見一少部分的幻境。由此我們就知道：一切淨法無量無邊的功德，完全是一種真如心所現的影子，再沒有其它的妄念夾雜在其中，因此，一切功德統統都滿足了，所以才叫做「法身如來之藏」。

復次，真如用者，所謂諸佛如來，本在因地，發大慈悲，修諸波羅密，攝化眾生，立大誓願，盡欲度脫等眾生界，亦不限劫數，盡於未來。以取一切眾生如己身故，而亦不取眾生相。此以何義？謂如實知一切眾生及與己身，真如平等無別異故。以有如是大方便智，除滅無明，見本法身，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，即與真如等，徧一切處。又亦無有用相可得，何以故？謂諸佛如來，唯是法身智相之身。第一義諦，無有世諦境界，離於施作；但隨眾生見聞得益，故說為用。
講話：
上面講的是「真如體相」，現在來講「真如用」。真如的功用是怎樣呢？就是說：諸佛如來，從前在因地行菩薩道的時候，發起大慈大悲的心，來修行種種的波羅密行，去攝受教化一切眾生。建立廣大的誓願，要把盡虛空徧法界，所有的一切眾生統統都度盡了。並且亦不限定多少劫數。總而言之，盡未來際，攝取一切眾生同自己的身體一樣。但是還要不取著眾生的相狀。

這是甚麼意義呢？因為能夠真真實實知道一切眾生同我自己的身體是一樣，真如佛性，是平等平等，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不同。因為有這樣大方便的智慧，來除滅「無明」，得見本有的「法身」，自自然然有不可用心思和言說的種種業用。這就是「真如佛性等徧一切處」的證明。雖然是有這樣大的用處，然而沒有種種相狀可得。

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就是說：諸佛如來，唯是無相的「法身」，同一切功德所成的「報身」，叫做「智相之身」，這是第一義的真諦，沒有世俗諦的境界，當然是離開了種種有為的施作。不過，但是隨順一切眾生，或見到佛的相好，或聞到佛的法音，就可以得益，所以叫做「用」。這個道理，好像「皓月當空，千江皆印」。如果我們眾生的心水清淨了，菩提之影，自然會顯現的。

此用有二種：云何為二？一者、依分別事識，凡夫、二乘心所見者，名為應身。以不知轉識現故；見從外來，取色分齊，不能盡知故。
講話：
記得嗎？現在所說的是「真如用」。然而此用，又要分為二種：第一是凡夫和二乘人所見的佛，是「應化身」。因為不知道一切境界，都是各人自己六個識所變的「相分」，他們都是以為見從外來，取著一切六塵的概念，所以不能完全盡知。

二者、依於業識，謂諸菩薩從初發意，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，名為報身。身有無量色，色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。所住依果：亦有無量種種莊嚴，隨所示現，即無有邊，不可窮盡，離分齊相。隨其所應，常能住持，不毀不失。如是功德，皆因諸波羅密等無漏行熏，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，具足無量樂相，故說為報身。
講話：
佛有三身：前面講的是「應身」，現在來講「報身」，也有兩種：一是自受用報身，二是他受用報身。自受用，是佛三大阿僧祇劫，所修的功德，所得的報酬，這種法樂，唯有佛自己受用，等覺菩薩也不能知道佛的境界，所以叫做「自受用身」。他受用，是菩薩的功德，各各所見的不同，二地菩薩所見的和初地菩薩不同，等覺菩薩所見的和十地菩薩也是不同，所以叫做「他受用身」。

現在要講到第二種，他們所依托的識，不是前六識的「分別事識」，乃是依托第八阿賴耶的「業識」所見。是甚麼人見的呢？是從最初發菩提心的菩薩，初地，乃至等覺菩薩，他們自心所見的，這叫做「他受用報身」。

這種身色是無量，相也是無量，好更是無量，平常說的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怎樣及得上呢？不但正報如此，就是所住的依報，也是無量種種莊嚴。隨所在都示現，那裡有邊際呢？當然是不可窮盡。也就沒有一定的齊限，隨其所應住的地方，都是常住不壞的，這樣無量無邊的功德，都是六波羅密無漏的善行所熏生的，以及不可思議熏習成就的，這種相好具足無量無邊，所以叫做「報身」。

又為凡夫所見者，是其麤色；隨於六道各見不同。種種異類，非受樂相，故說為應身。
講話：
應化身有三種：一是「大化」，千丈之身，二是「小化」，丈六金身；三是「隨類化」，如觀音菩薩三十二應之類。所以凡夫所見的佛相，是其粗色。隨其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六道眾生所見的各各不同，而佛相也轉變成了異類的苦相，好像畜生見佛和象一樣，而提謂長者見佛又好像樹神，所以知道六道眾生見佛各各不同，這就是「應化身」。

復次，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，以深信真如法故，少分而見，知彼色相莊嚴等事，無來無去，離於分齊。唯依心現，不離真如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，以未入法身位故。若得淨心，所見微妙，其用轉勝，乃至菩薩地盡，見之究竟。若離業識，則無見相。以諸佛法身，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。
講話：
這裡分做三類：一、地前菩薩，所謂；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三資糧，四加行的菩薩，他們所見的佛相，因為他們深信真如法性，所以知道佛的色相莊嚴等事，都是無去無來，那裡還有甚麼大小的齊限？都是依托自己的真心所現，怎樣離開得真如？然而地前的菩薩，還是有分別心，因為沒有登地證入法身。二、初地菩薩能夠分身一百個世界去作佛，那所見的佛身，真是相好微妙。三、菩薩地盡，就是等覺菩薩，那才能夠究竟見佛圓滿的相好。設若到了業識通同都盡了，能夠攝相歸性，唯一平等的法性身，那裡還見得有甚麼差別呢？

問曰：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，云何能現色相？答曰：即此法身是色體故，能現於色。所謂從本已來，色心不二，以色性即智故，色體無形，說名智身。以智性即色故，說名法身，徧一切處。所現之色，無有分齊。隨心能示十方世界，無量菩薩，無量報身，無量莊嚴，各各差別，皆無分齊，而不相妨。此非心識分別能知，以真如自在用義故。
講話：
這裡，假設一個問答，問曰：設若照你上面這種說法，一切諸佛的法身，是離開了色相的話，那諸佛就是無相，既然是無相，那又怎樣能夠示現有色相呢？答曰：這個「法身」就是「色體」。為甚麼法身就是色體呢？因為他能夠現色。平常不是有一句話嗎？所謂：「從本以來，色心就是不二」。因為「色性」就是「智」啊！怎樣色性就是智呢？色體能夠用智慧去觀察是無形，那不是「智身」是甚麼？因為「智性」就是「色」，所以叫做「法身」。又法性是普徧到一切法上去，試問所現之色，有沒有齊限呢？隨心能示現十方世界，菩薩無量，報身無量，莊嚴也是無量。各各都是不同，那裡還有分齊呢？好像一室千燈，光光可以相照，不相妨礙啊！這一種事事無礙的境界，當然不是凡夫的心識，能夠分別了知，因為這是真如自在的功用。

復次，顯示從生滅門，即入真如門。所謂推求五陰，色之與心，六塵境界，畢竟無念。以心無形相，十方求之終不可得。如人迷故，謂東為西，方實不轉。眾生亦爾，無明迷故。謂心為念，心實不動。若能觀察知心無念，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。
講話：
再來說說：我們切切不要誤會，「生滅門」和「真如門」把它分成了兩個，要想知道「真如門」，就在「生滅門」中顯，不是離開了生滅門之外，有一個甚麼真如門可得。須知水外無波，波能顯水；金外無器，即器觀金。生滅真如，亦復如是。所以顯示從「生滅門」，就可以悟入「真如門」。怎樣可以悟入呢？我們只要用智慧去觀察一下；推求這五陰的身體，色法和心法，以及六塵的境界，它們本體上有妄念嗎？當然是沒有的。甚麼原因呢？因為真心本來就沒有形相，你就到十方世界去求它，也是求不到啊！所謂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好像一個人，走到曠野中去，忽然間迷起來了，東南西北的方向，都分不清楚，因此就把東方當做了西方，然而方向實在還沒有轉移，這方向就是比喻真心，我們眾生就好像這樣：因為被愚癡的無明所迷昧了，它把真心當做有妄念可動，其實真心那裡會動呢？設若能夠觀察到，真心本來是無念，那就可以隨順證入真如門啊！閱者至此，切須注意！

對治邪執者，一切邪執，皆依我見，若離於我，則無邪執。是我見有二種，云何為二？一者、人我見，二者、法我見。
講話：
這種「我見」有二種：在五陰中計著有自在，有宰制之權衡，這叫做「人我見」。計著五蘊各有實性，這叫做「法我見」。以下是對治邪執的文。一切邪執，都是依托我見而生起，設若離開了我見，邪執也就無從生起，這兩種我見，是初學大乘的人，因為迷教妄起，並不是外道所起的。

人我見者，依諸凡夫說有五種，云何為五？一者、聞修多羅說：「如來法身，畢竟寂寞，猶如虛空。」以不知為破著故，即謂虛空是如來性。云何對治？明虛空相是其妄法，體無不實，以對色故有，是可見相，令心生滅。以一切色法，本來是心，實無外色。若無外色者，則無虛空之相。所謂一切境界，唯心妄起故有；若心離於妄動，則一切境界滅，唯一真心，無所不徧。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，非如虛空相故。
講話：
在二種我見之中，先解釋「人我見」從何而起。若依據凡夫方面說，分為五種原因。第一種：就是一般人聽了佛經上說：佛的法身，究竟是寂靜的，好像虛空一樣。因為他不知道，佛說法身同虛空相似，是破一般人的執著，他說虛空就是如來的智性。這一種執著的病，到底用甚麼方法去對治呢？對治的方法，先要明白虛空的相是虛妄，虛空的體是不實在。怎樣知道虛空的體是不實在的呢？因為虛空這個名字是對色法說的，既然是對色法說有，所以也是可見的，令心去分別，這是色法，這是虛空，因為不知道一切色法，本來就是心所顯現，除了自心之外，那裡有什麼實在的外色呢？明白了這個唯心所現的道理，當然就沒有色法，既然沒有外色，那也就沒有與色法對待之虛空了。所以說：一切外面的境界，都是因為自己的虛妄心去分別才有，設若離開了妄動的分別心，那一切外面的境界，當然就會沒有。到這個時候，唯是一個真心，這個真心，是普徧在宇宙萬有一切法上的，這就是說：「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」，怎樣可以拿虛空來作比例呢？

二者，聞修多羅說：「世間諸法畢竟體空，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畢竟空。從本已來自空，離一切相。」以不知為破著故，即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。云何對治？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，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。
講話：
第二種，就是聞到佛經上說：世間所有一切有為法，他的法體究竟是空寂的。不但世間是空，連出世間所說的真如性德，和涅槃斷德，這許多無漏的淨法，畢竟也是空啊！這種空不是現在才空，也不是死了壞了之後才空，是從本以來自性就是空，離一切相。因為不知道佛說這話時，他是為破除一般人的執著，所以說：真如和涅槃的體性，都是空寂。那麼，怎樣去對治這病呢？要明白真如涅槃體性上妄念染污法雖然是不可得，然而真如涅槃自體上的無量無邊性功德，還是照樣具足的。

三者，聞修多羅說：「如來之藏無有增減，體備一切功德之法。」以不解故，即謂如來之藏，有色、心法自相差別。云何對治？以唯依真如義說故；因生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。
講話：
第三種，他聞到佛經上說：如來藏真心中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真如之體，就備具一切功德之法。因為他們不能了解佛說的原故，他就說如來藏真心上，實在有甚麼色法和心法，體的自相和義的差別。怎樣去對治這種執著呢？只要知道只有一個真如的體義，再沒有其他染污和清淨的差別。說染污，說清淨，那都是對待的名詞，與真如法是不相應的。

四者，聞修多羅說：「一切世間生死染法，皆依如來藏而有，一切諸法不離真如。」以不解故，謂如來藏自體，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。云何對治？以如來藏從本已來，唯有過恆沙等諸淨功德，不離、不斷，不異真如義故。以過恆沙等煩惱染法，唯是妄有，性自本無，從無始世來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。若如來藏體有妄法，而使證會永息妄者，則無是處故。
講話：
第四種，聞到佛經上說：一切世間上所有生死的染污法，都是依托如來藏真心而有，說一切諸法，都不能離開真如而有。因為他不了解佛所說的原因，所以他說如來藏真心的自體，就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染污法。怎樣對治這種錯覺呢？因為真心的如來藏，從本已來，只有超過恒河沙等清淨的功德，這功德和真如是不離，不斷，不異的。因為一切煩惱的染污法，唯是虛妄而有，本性是沒有，從無始以來，就和真心相反的。設若真心體上也有虛妄的東西，而能夠使它證真會實，虛妄永息的話，決定沒有這種道理。

五者，聞修多羅說：「依如來藏故有生死，依如來藏故得涅槃。」以不解故，謂眾生有始。以見始故，復謂如來所得涅槃有其終盡，還作眾生。云何對治？以如來藏無前際故，無明之相亦無有始。若說三界外更有眾生始起者，即是外道經說。又如來藏無有後際，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，則無後際故。
講話：
第五種，聞到佛經上說：依如來藏才有生死的染污法；也是依如來藏才有涅槃的清淨法。這都是因為他們不能了解佛說的原因，他謬說眾生有始。因為他看見眾生有始，調回頭來又說：佛所證得的涅槃，也有終盡的時候，將來還要墮落再做眾生，這真是邪說啊！怎樣對治這邪見呢？因為如來藏，本來就沒有邊際，就是無明之相，也就沒有最初的起相。設若說三界外有眾生始起的話，那是外道經上才有這種說法。又如來藏也就沒有後際，因為諸佛所證得的涅槃，同如來藏是相應的，所以沒有最後的邊際。

法我見者，依二乘鈍根故，如來但為說人無我。以說不究竟，見有五陰生滅之法，怖畏生死，妄取涅槃。云何對治？以五陰法自性不生，則無有滅，本來涅槃故。
講話：
前面是講的「人我見」，現在來講「法我見」。「人我」，以為有一個主宰。「法我」，以為有實在的事物。為甚麼佛對二乘人但說「人無我」，而不說「法無我」呢？因為二乘人，他們看見五陰身是苦，是空，是無常，是不淨，是無我，是生滅之法，所以對於這生死很怖畏的，而妄求涅槃的快樂。這病根用甚麼方法去對治呢？要先知道五陰法的自體，本來就是不生，不生那裡還有甚麼滅呢？不生不滅，不是涅槃是甚麼？

復次，究竟離妄執者，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，無有自相可說。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，非色非心，非智非識，非有非無，畢竟不可說相。而有言說者，當知如來善巧方便，假以言說引導眾生。其旨趣者，皆為離念，歸於真如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，不入實智故。
講話：
對治邪執中，上面是說「對治離」，現在是說「究竟離」。怎樣叫做「究竟離妄執」呢？應當先要知道：「染污法」和「清淨法」，都是對待的假名啊！如果離開了對待的假名，那裡還有甚麼染淨的自相可說？所以我們就知道：一切法的本體，從本已來，就沒有這許多嚕嚕囌囌的色呀！心呀！智呀！識呀！有呀！無呀！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去恭恭敬敬請問它一聲：看見它回答你是甚麼？可見最後還是一句不可說相。而在不可說相之中，又生起言說，那還要知道：是如來慈悲用善巧方便，在無可言說之中，來假以言說，是為著甚麼事呢？因為要引導眾生，其實佛的旨趣，要眾生離了妄念而歸於真如。因為念一切法，就會令心念有生有滅，不能證入實智啊！

分別發趣道相者，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，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趨向義故。略說發心有三種，云何為三？一者、信成就發心，二者、解行發心，三者，證發心。
講話：
現在要講到「分別發趣道相」。發，是發心。趣，是趣向。道，是一切諸佛所證之道，相，是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趨向之義相。這「發心」略說有三種，即為四要，就是：「信解行證」。

信成就發心者，依何等人？修何等行？得信成就堪能發心？所謂依不定聚眾生，有熏習善根力故；信業果報，能起十善，厭生死苦，欲求無上菩提，得值諸佛，親承供養，修行信心。經一萬劫，信心成就故，諸佛菩薩教令發心；或以大悲故，能自發心；或因正法欲滅，以護法因緣，能自發心；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，入正定聚，畢竟不退；名住如來種中，正因相應。
講話：
現在於三種發心之中，先講「信成就發心」。這「信成就發心」是甚麼人呢？是在十信位的人。在未得信位以前，不信善惡業果的人，叫做「邪定聚」。入信之後，或進或退的，叫做「不定聚」。在初住以上，決定不退信心的人，才叫做「入正定聚」。這種「不定聚」的眾生，要修何等法，才能夠入正定聚呢？一、內有本覺智種，二、外有教法聞熏，發起善根，才能信業果報。得信心成就，堪能發心，要好久時間呢？要經過一萬大劫才可以。所以；一向依何等人？二向修何等法？三向得信成就，堪能發心。在答案中：一、依托十信位的人。二、因為他們有熏習善根的力量，能夠相信善惡業果，生起十善的心，同時，厭離三界生死的大苦，欲求無上佛果菩提，所以多生多劫，都能遇到諸佛出世，來親近，承事和供養，修行這信心。三、要經過一萬大劫，信心才可以成就。下面就是發心幾種因緣：一、諸佛菩薩教他發心。二、或因大悲自己發心。三、或因護法能自發心。這樣的信心已經成就了的人，能夠發心的，那就可以進入初住以上的正定聚。到這時才是永遠都不會退轉。四、「習種性」和「性種性」兩種都有了，就叫做「住如來種中」，和「正因相應」。

若有眾生善根微少，久遠已來煩惱深厚，雖值於佛，亦得供養，然起人天種子，或起二乘種子。設有求大乘者，根則不定，若進若退。或有供養諸佛未經一萬劫，於中遇緣亦有發心，所謂：見佛色相而發其心；或因供養眾僧而發其心；或因二乘之人教令發心；或學他發心；如是等發心，悉皆不定，遇惡因緣，或便退失墮二乘地。
講話：
前面的：善根厚，煩惱輕，遇緣勝，滿萬劫，故得決定不退。這種人，善根薄，煩惱重，遇緣劣，萬劫未滿，故或有退墮。所以說：設若有一類眾生；善根很微少，從久遠劫已來，煩惱又非常的深厚。雖然是遇到了諸佛，也得於供養，然而所起的是人天的種子，或者起二乘的種子，設若有求大乘的人，根性也就不定，有的時候進，有的時候又退。還有供養諸佛，沒有到一萬大劫，在其中如果遇到了好緣，也有發心的。一、有的人看見了佛的相好而發心的。二、或者因供養出家人而發心的。三、還有遇到了二乘人勸他發心的。四、或者學別人發心。這樣各色各樣的發心不同，通同不定。最壞的就是一遇到了惡緣，又退失了墮到二乘裏面去了。這就是比較前面那種人根機次一等了。

復次，信成就發心者，發何等心？略說有三種。云何為三？一者、直心，正念真如法故；二者、深心，樂集一切諸善行故；三者、大悲心，欲拔一切眾生苦故。問曰：上說法界一相，佛體無二。何故不唯念真如，復假求學諸善之行？答曰：譬如大摩尼寶，體性明淨，而有礦穢之垢；若人雖念寶性，不以方便種種磨治，終無得淨。如是眾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，而有無量煩惱染垢；若人雖念真如，不以方便種種熏修，亦無得淨。以垢無量徧一切法故，修一切善行以為對治。若人修行一切善法，自然歸順真如法故。
講話：
怎樣去發心呢？①要有「直心」，要能一心正念真如法性。②要有「深心」，要歡喜修集一切的善行。③要有「大悲心」，要想拔除一切眾生的苦惱。前二心是自利，後一心是利他。行門雖有無量，三心攝盡。這裡有個問答很好啊！問曰：前面不是說過「法界同是一相，佛體本來無二」？那末，為甚麼不單念真如就夠呢？還要假借求學種種善行做甚麼？答曰：你這個問題，我可說個譬喻來明白這道理：譬如有一個大摩尼寶，它的本性雖然是明淨，然而因為藏在地下很久，而有垢穢，設若有一個人，雖然是念寶的清淨本性，不去用種種方便去磨光刮垢，究竟不得清淨。我們眾生的真心，雖然是本有光明，然而因無始已來無量煩惱的垢穢，障蔽了它的本來清淨，若人雖念真如，不用種種方便去熏修善法，也就不能夠清淨。因為眾生煩惱的垢穢無量，普徧到一切法上去了，所以要修一切善行，才能夠對治。設若一個人能夠修行一切善行，自自然然就會歸順到真如法上去。

略說方便有四種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行根本方便。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，離於妄見，不住生死；觀一切法因緣和合，業果不失，起於大悲，修諸福德，攝化眾生，不住涅槃。以隨順法性無住故。
講話：
要把信心發起來，也要有種種方便：首是「行根本方便」。要用般若的正智，去觀察一切法，自性本來是無生，離開了種種妄見，所以不住生死。再觀察一切法，都是因緣和合，所作的善惡業果，那是絲毫都不會漏失。這樣，就能夠發起大悲心，多修無量無邊的福德，去攝受教化一切眾生，不同二乘人一樣，沉空滯寂的，而住在涅槃窠裏面，這就是因為能夠「隨順法性」的原故。

二者、能止方便。謂慚愧悔過，能止一切惡法不令增長。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。
講話：
第二種方便，就是「能止方便」。因為這種人，對自己有慚，對人家有愧，自己知道有過失，趕快的去悔除，所以對於一切惡法，能夠止息，不會使令它增長起來，因為能夠「隨順法性」，所以可以離了一切過失。正所謂：「諸惡莫作」。

三者，發起善根增長方便。謂勤供養、禮拜三寶、讚歎、隨喜、勸請諸佛。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，信得增長，乃能志求無上之道。又因佛、法、僧力所護故，能消業障，善根不退。以隨順法性離癡障故。
講話：
佛教裏面所講的道理雖然是很多，然而總括起來不出兩種：一、在「惡」的方面要努力去止；二、在「善」的方面要努力去作。在作善的方面又有兩種：一、沒有作過的善，固然要發心去作；二、就是已經作過了的善，還要常常增加才對。但是作善以甚麼為標準呢？如供養可以離「慳貪障」，禮拜可以離「我慢障」，讚嘆可以離「毀謗障」，隨喜和勸請可以離「嫉妒障」。所以說：第三種最要緊的，是要把自己的善根發起來，還要一天一天的增長起來，用這種種的方便：①要精進供養三寶，②要禮拜三寶，③要讚嘆三寶，④要隨喜人家所作功德，⑤要勸請諸佛及高僧大德講經說法，常住在世間上度生，不要入滅。能夠這樣去做，因為愛敬三寶的緣故，心中非常的淳和厚道，信心才可以增長，他們的志願，是求無上的佛果，這是得生智慧的利益。同時又因為仗佛、法、僧三寶威力的所護，所以業障一天一天的消除，善根一天一天的增長，乃至永遠的不退。這都是「隨順法性」的緣故，所以能夠得滅障的利益。

四者，大願平等方便。所謂：發願盡於未來，化度一切眾生使無有餘，皆令究竟無餘涅槃。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。法性廣大，徧一切眾生，平等無二，不念彼此，究竟寂滅故。
講話：
發心的人要具足三個條件：①要有長時心，②要有廣大心，③要有第一心。因此，所以說第四種：是發心的人，要有大願平等的方便。先要發大願，要到未來無窮無盡的時間，去化度一切的苦惱眾生，要通同都要度完了，不可以留下來一個，令他們一個一個都要證到無住涅槃。因為是「隨順法性」的緣故，所以令它永遠不會斷絕。同時，法性也是普徧廣大，是徧於一切眾生分上，都是無二無別，那裡有甚麼彼此不同的地方呢？都是究竟寂滅的啊！

菩薩發是心故，則得少分見於法身。以見法身故，隨其願力能現八種利益眾生。所謂：從兜率天退，入胎，住胎，出家，成道，轉法輪，入於涅槃。
講話：
發心修行的菩薩，如果發了上面「長時心，廣大心，第一心」這三種心的話，到了初住的時候，雖然沒有到深位，能夠多分而見法身，但是少分法身也就能見，這見不是用肉眼見，而是用般若的慧眼。這身不是肉身，而是一切法的空性，以及功德法為身。因為他能夠親見到法性，所以隨各人的願力，能夠示現應化身八相成道，而利益眾生。八相例如釋尊：①下兜率天，②降王宮，③住摩耶胎，④出胎降生，⑤出家，⑥成道，⑦轉法輪，⑧入於涅槃。大乘不說「降魔」，加「住胎」，因為大乘了達「魔佛一如」故。

然是菩薩未名法身，以其過去無量世來有漏之業未能決斷，隨其所生與微苦相應，亦非業繫，以有大願自在力故。
講話：
這一段文，是說這一種三賢的菩薩，困為他尚沒有登到初地，所以還沒有親證法身；這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為他在過去無量劫以來，所作的一切有漏業種，還沒有完全斷除，不但變易生死的微苦還是存在，就是分段生死還是要隨他受生，所以有生死的微苦相應。然而和凡夫確大大的不同，因為凡夫完全是隨業受生，而菩薩不是隨業，而是「乘願度生」，因為他有大願自在力的原故。

如修多羅中，或說有退墮惡趣者，非其實退，但為初學菩薩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，令彼勇猛故。
講話：
這裡有一個問難：照你前面說的，這種菩薩，不同凡夫一樣，因為他不是隨業來受生的。那末，瓔珞本業經上為甚麼又說：七住菩薩還要退墮呢？好像舍利弗一樣，遇到了惡知識，還是有墮緣。所以說：經上雖然有說退墮的話，其實是方便說的，不是真會退墮，不過是為了初發心的菩薩，他們還沒有入正定聚，怕他們生起了懈怠心，因此，說有退墮的話，是為了恐怖他們，令一班初發心的菩薩，勇猛精進罷了。

又是菩薩一發心後，遠離怯弱，畢竟不畏墮二乘地。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勤苦難行證得涅槃，亦不怯弱，以信知一切法從本已來自涅槃故。
講話：
上面所說的這一種菩薩，是信成就發心的菩薩，這一種菩薩工夫也就很好，他們一發了心之後，就遠離了膽怯和懦弱的心念，無論怎樣，他們只有往前進，決定不會再退墮到二乘的地位，何況退墮人天以及四惡道呢？他們縱然聽到佛經上說的：行菩薩道不容易，要經過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「難行能行」、「難忍能忍」的種種苦行，才能夠證到佛的涅槃，他們也不會膽子小怕起來，為甚麼呢？因為他們已經相信，知道了一切法的法性，從本已來它就是不生不滅的涅槃啊！

解行發心者，當知轉勝。以是菩薩從初正信已來，於第一阿僧祇劫將欲滿故。
講話：
「解」、能解法空，「行」、順行十度。十行圓滿，位在十迴向，比前面十信滿心，入初住時，功行轉勝。因為這種菩薩，從最初正信已來，發心修行，至十迴向的時候，已經有了第一個無央數的長時，現今到了「向」位，要進入「十地」位，所以叫做將滿。

於真如法中，深解現前，所修離相。以知法性體無慳貪故，隨順修行檀波羅密。以知法性無染，離五欲過故，隨順修行尸波羅密。以知法性無苦，離瞋惱故，隨順修行羼提波羅密。以知法性無身心相，離懈怠故，隨順修行毗黎耶波羅密。以知法性常定，體無亂故，隨順修行禪波羅密。以知法性體明，離無明故，隨順修行般若波羅密。
講話：
真者不偽，如者不變，法即法性。異前位，故曰深；異後位，故曰解。六度，通於人天二乘所修，皆未離相，故云事六度，不名波羅密。今修六度，一一皆能離相，所謂：「三輪體空」。如布施，不見有能布施之我相，亦不見有受者之人相，更不見有中間所施物之法相。故《金剛經》云：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」若能如是布施，則名菩薩。布施離相，五度亦然。波羅密，即到彼岸，究竟圓滿之義。檀那即布施，尸羅即持戒，羼提即忍辱，毗黎耶即精進，禪那即靜慮，般若即智慧，六度若能離相，故皆名到究竟圓滿佛果之地位，否則，不過人天福報而已。因真如法性本來無貪，無染，無瞋，無懈，無亂，無癡，故修六度方能離相。所謂：修而無修，無修而修，如幻而修，非空非有，不斷不常，菩薩之中道觀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不住中流，幻修幻證之悲智雙運，大方便善巧之菩薩也。深解真如，即了因解勝；所修離相，即緣因行勝。

證發心者，從淨心地，乃至菩薩究竟地。證何境界？所謂真如。以依轉識，說為境界，而此證者，無有境界。唯真如智，名為法身。
講話：
「證」，親證真如。「淨心地」，即初地菩薩。「究竟地」，即金剛後心菩薩，也就是等覺菩薩。由初地二地，以至等覺，他們所證的境界，就是「真如法性」。真如理體，既然沒有能、所，為甚麼又說有境界？這是因為在菩薩位時，業識尚未全空啊！既有業相，當然有能見相；既有能見相，一定有境界相，這是因識說有境界。至於如如智契如如理時，那是能所雙泯，因為理智不二，更無智外的如，亦無如外的智，如寶石之光，照寶石之體，故曰「無有境界」。智相之身，名為「法身」。

是菩薩於一念頃，能至十方無餘世界，供養諸佛，請轉法輪，唯為開導，利益眾生，不依文字。
講話：
上面是明他的體，是根本智親證真如的體；現在是明他的用，是後得智起化他的用。所以說，這一類菩薩，他證到了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的平等性，所以在一念的時間，就能夠到十方所有的世界裏面，去供養十方所有的一切諸佛。並且請十方諸佛，常轉法輪。這種菩薩的工作，他們的言行，只是開導一切眾生本有的真如佛性，來利益眾生，連文字的形迹，也不要落著，所謂離文字相。

或示超地，速成正覺，以為怯弱眾生故。或說我於無量阿僧祇劫，當成佛道，以為懈慢眾生故。能示如是無數方便，不可思議。
講話：
這種菩薩，既然證到了根本智和後得智之後，那他們方便善巧的方法，也就很多很多啊！有時候，不依位次，不假階級，可以從初地一直超至佛果，這是為一班膽子小的人，說到成佛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他倒怕起來了。然而有時候又相反的說：成佛是要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，三個大無數劫，這又是為了一班懈怠和輕慢的人說的，他們以為成佛若是這樣容易，那倒不希奇了。他們能夠開示這樣許許多多的方便，無論是說遲說速，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而實菩薩種性根等，發心則等，所證亦等，無有超過之法；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。
講話：
印度話叫做阿僧祇，翻成中國語的意義，叫做無央數。三阿僧祇，即是三個無央數。照釋迦佛自己說：他供養七萬七千佛圓滿了，才叫做第一個阿僧祇。又供養七萬六千佛圓滿了，是第二個阿僧祇。再供養七萬五千佛圓滿了，才算是第三個阿僧祇劫。印度話叫做劫波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做長時。①增減劫：從人壽十歲起，過百年增一歲，增至八萬四千歲，名一增。又由八萬四千歲，過百年減一歲，一直減至十歲，名一減。這樣的一增一減，名一小劫。經過二十次增減，名一中劫。四個中劫才叫做一大劫。②芥子劫。四方上下百由旬（一由旬八十里）城廓，滿中芥子，有長壽人，過百年取一粒出，將芥子已取盡，名一大劫。③方石劫。四方上下百由旬有一石，取天衣袖（六銖重）過百年在石上拂一次，將此石已掃盡，名一大劫。由此，可知三大阿僧祇劫時間之長遠也。前據方便，或速或遲；此據實行，無論種性，都是大乘根機。發心行菩薩道，每一個人都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。所證的真如，也是一樣。決定沒有甚麼超過的方法。我們把這一段文看過了之後，應當如何策勵自己，才可以圓滿佛果。

但隨眾生世界不同，所見所聞，根欲性異，故示所行，亦有差別。
講話：
上據實行，此約應機，因為眾生的根機、好樂、秉性各各不同，所以所見的和所聞的，也就不一樣。菩薩要隨順眾生，所以示現的行門，也就有種種的差別。

又是菩薩發心相者，有三種心微細之相。云何為三？一者、真心，無分別故。二者、方便心，自然徧行利益眾生故。三者、業識心，微細起滅故。
講話：
登地菩薩，雖然是證到了法身，因為有三種心，微細起滅之相，所以不能同佛德一樣。那三種心呢？第一種是「真心」，那是根本智所證的理體。第二種是「方便心」，那是後得智，能觀機逗教，利益眾生。第三種是「業識心」，就是阿賴耶識，其實還是有能見的轉相，和所見的現相，有微細的生滅，所以不同佛地的淨德。

又是菩薩功德成滿，於色究竟處，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。謂以一念相應慧，無明頓盡，名一切種智，自然而有不思議業，能現十方利益眾生。
講話：
前面是明菩薩的「因德」，現在是明佛地的「果德」。所以說：菩薩的功行既然圓滿了，就在色界頂上色究竟天，成報身佛，示現最高大之身。「一念相應慧」，就是始覺智，已經覺至心源，始覺的智和本覺的理體合一，所以叫做「相應」。無論是根本無明，以及枝末無明，通同破盡了，能夠照了諸法，所以叫做「一切種智」。這是自利行圓滿，也就是前面說的智淨相。自然而有無漏不思議的業，這是從體起用，自然而有。就是工夫純熟，用不著作意，能現三輪：身能現通，口能說法，意能鑑機，能普徧到十方世界，去利益眾生，這是利他的用勝，也就是前面說的不思議業相。因為佛果的功德，是不可以用凡夫的心量去思惟，也不可以用凡夫的語言去議論，所以叫做「不可思議」。

問曰：虛空無邊故，世界無邊；世界無邊故，眾生無邊；眾生無邊故，心行差別亦復無邊。如是境界，不可分齊，難知難解。若無明斷，無有心想，云何能了，名一切種智。
講話：
這一段問答：就是因為虛空有這樣大，世界又有這樣多，眾生的心量，又各各不同，可說是無量無邊的境界，有心去思量，尚且難解難知，何況把「無明」一斷，心想都沒有了，怎樣能明了一切法，而叫做「一切種智」呢？這是把「無明」當做「心想」的錯誤啊！

答曰：一切境界，本來一心，離於想念。以眾生妄見境界，故心有分齊，以妄起想念，不稱法性，故不能決了。
講話：
答覆這個問題，就是先要知道：一切所有的境界，都不是實有，本來是一個真心，就要離開了虛妄的想念。因為眾生妄見境界，所以不能同法性相稱，因此，就不能決斷明了一切諸法。

諸佛如來，離於見想，無所不徧，心真實故，即是諸法之性，自體顯照一切妄法，有大智用，無量方便，隨諸眾生，所應得解，皆能開示種種法義，是故得名一切種智。
講話：
我們平日都是以有分別為有知，以無分別為無知，這是大大的錯誤啊！要知道有分別是妄知，無分別才是真知。這無分別，不是同土木金石的無知，乃是去冤親憎愛的妄知，而得到法性平等清淨的真知。《楞嚴經》云：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無漏真淨涅槃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諸佛如來，既然破了業識，當然沒有能見的見分，和所見的相分，既無能所，心境一如，無自無他，無彼無此，當然是無所不徧。既無妄念，所以叫做真實。「真實心」，就是一切諸法的實性，這實性的自體，能夠照了一切妄法（即前面所說的虛空、世界、眾生，種種諸法）。諸佛既然證了真心之體，則從體起大智用，有種種方便，隨順一切眾生，根性、好樂、智慧，有大小深淺利鈍的不同，諸佛都能夠觀察他們所應得解的，來開導指示他們種種法義，所以叫做「一切種智」。

又問曰：若諸佛有自然業，能現一切處，利益眾生者，一切眾生，若見其身，若覩神變，若聞其說，無不得利，云何世間多不能見？
講話：
前面所問的一切種智，現在所問的是自然業用。意思就是說：若是照前面說的，一切諸佛都有自然的業用，出現一切處，都能夠利益眾生的話，那末，一切眾生，無論是看見了佛的身體，或是見了佛的神通變化，或者聽了佛說法，沒有不得到利益，為甚麼世界上有許多人，都看不見諸佛呢？

答曰：諸佛如來，法身平等，徧一切處，無有作意故，而說自然，但依眾生心現。眾生心者，猶如於鏡，鏡若有垢，色像不現。如是眾生心若有垢，法身不現故。
講話：
答覆這個問題，非常的明顯。就是說：諸佛的法身，本來是平等，普徧一切的處所，因為他所作一切利益眾生的事業，都是任運自然的。絲毫都用不著作意，所以叫做自然。這好像一月在天，普照大地一樣，但是要依托眾生的心才能夠顯現。因為眾生的心，好像鏡子一樣，設若鏡子有了垢穢，那色像就不能顯現了！明白了這個道理，那末，眾生的心垢設若沒有消除，那諸佛的法身，也不會萌現。所以佛經上說「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，眾生心垢淨，菩提影現中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已說解釋分，次說修行信心分。是中依未入正定眾生，故說修行信心。何等信心？云何修行？略說信心有四種，云何為四？
講話：
解釋分，前面已經通同說過了。現在再來說說「修行信心分」。前面是對已入正定聚的人說的，現在是對未入正定聚的人，故說「修行信心」這一分。這是依下劣的根機，發心沒有堅定的人，信心還沒有圓滿，恐怕他們會墮落在二乘裏面，所以特別說這「四種信」，「五種行」，使信心圓滿以後，能夠入正定聚。再問：信心要怎樣才算是真心？信了之後，又怎樣去修行？所以下面答覆信心略說有四個條件：那四種呢？

一者、信根本，所謂樂念真如法故。二者、信佛有無量功德，常念親近供養恭敬，發起善根，願求一切智故。三者、信法有大利益，常念修行諸波羅蜜故。四者、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，常樂親近諸菩薩眾，求學如實行故。
講話：
信心雖多，不出兩種：一者「內因」，二者「外緣」。內因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能夠好樂憶念，這叫做「信根本」。外緣，就是「佛、法、僧、三寶」：佛如良醫，法如藥方，僧如看護者。因信「佛」有無量的功德，所以能夠發起：常念、親近、供養、恭敬，發起善根，要同諸佛一樣，願求一切種智。因信「法」有大利益，所以常念要修習六種波羅密。因信「僧」能夠稱真如之理而上求佛果，下化眾生的地上菩薩，所以常樂親近他們，都是為的求學和如實修行。

修行有五門，能成此信。云何為五？一者、施門，二者、戒門，三者、忍門，四者、進門，五者、止觀門。
講話：
前面是說信，現在是說行，有信無行，信力不充，遇緣便退。門、是通義，由此五門，能通至佛果。「五門」即是「六度」，止、即是「定」，觀、即是「慧」，「止觀」就是定、慧合說故。

云何修行施門？若見一切來求索者，所有財物，隨力施與。以自捨慳貪，令彼歡喜。若見厄難，恐怖危逼，隨己堪任，施與無畏。若有眾生來求法者，隨己能解，方便為說；不應貪求名利恭敬，唯念自利利他，迴向菩提故。
講話：
六波羅密，是大乘佛教的行門，也是老生常談的法門，現在來先說布施，分為三種：第一種是怎樣呢？就是看見一切眾生來求索的人，此菩薩都能夠將自己所有的財物，隨自己的力量去布施，因為一方面能夠令自己捨棄慳貪心，另一方面，又能夠令眾生生大歡喜，這叫做「財施」。第二種是怎樣呢？就是看見有災厄苦難的人，在驚慌恐怖危害逼迫的時候，若盡己力堪能任持做得到的事情，菩薩都無所畏以去做，這叫做「無畏施」。第三種是怎樣呢？就是眾生有來求佛法的人，菩薩隨自己能夠了解的佛法就方便同他說說：不應當貪著求名利恭敬的心，來裨販如來，唯有念自他成佛度生的希望，將所有的功德，來通同迴向覺道，這叫做「法施」。

云何修行戒門？所謂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妄言、不綺語；遠離貪嫉、欺詐、諂曲、瞋恚、邪見。若出家者，為折伏煩惱故，亦應遠離憒鬧，常處寂靜，修習少欲知足頭陀等行，乃至小罪，心生怖畏，慚愧改悔，不得輕於如來所制禁戒。當護譏嫌，不令眾生妄起過罪故。
講話：
戒有三種：一、「攝律儀戒」：不傷害眾生的生命，不侵佔別人的財物，不損害他人的名譽，不搬是非，不罵人，不騙人，不說穢污的話，沒有貪心，沒有嫉妒，不欺人，不奸詐，不諂媚，不歪曲，沒有瞋恚心，邪見更沒有，這都是律儀戒所攝。二、「攝善法戒」：例如：已經出了家的人，因為要折伏自己的煩惱，所以要遠離憒亂熱鬧的地方，歡喜常住在寂靜的處所，並且修習少欲知足的苦行，在十二種頭陀苦行之中，隨擇幾種來抖搜塵勞，振起精神破除煩惱，這叫做攝善法戒。乃至無意中做了一點小小的罪，自己心裏面就生起了大的恐怖，自慚自愧的要想時時刻刻的改悔，以後再不犯了。所以對於如來所制定的禁戒，一絲一毫都不敢隨便的違犯，並且有譏嫌的事情，都常常衛護，本來是沒有這件事，然而因為要不令眾生妄起過罪，所以不得不時刻留心，這就是三、「饒益有情戒」。

云何修行忍門？所謂應忍他人之惱，心不懷報。亦當忍於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等法故。
講話：
第三是修忍辱：能忍受別人家種種誹罵捶打污辱，而心中不懷想去加報於他，這叫做「生忍」。如果能夠對於利益、衰敗、毀謗、讚譽、稱揚、譏諷、苦痛、快樂這八件事，臨到我的身上時，都好像若無其事，那就叫做「法忍」，所謂：「八風吹不動」，就是這個境界。

云何修行進門？所謂於諸善事，心不懈退，立志堅強，遠離怯弱。當念過去久遠已來，虛受一切身心大苦，無有利益。是故應勤修諸功德，自利利他，速離眾苦。
講話：
第四是修行精進：「精」是不雜染污心，「進」是為善不退心。其實就是四正勤：已生惡令斷、如除毒蛇。未生惡令不生，如防流水。已生善令增長，如灌甘果。未生善令生，如種嘉苗。也就是努力為善，和努力斷惡是也。「精進」的定義，對於善事方面，第一要有不懈怠，及不退墮的心；第二所立的志願，要有很堅固強硬的心；第三還要遠離怯畏劣弱的心。同時，還要有一種方法，應當常常想起：你看我們過去從無始已來，至於今生應當勤修無量無數的功德，不但是自利，並且能利人，令自己和他人，大家都通同出離眾苦。

復次，若人雖修行信心，以從先世來，多有重罪惡業障故，為邪魔諸鬼之所惱亂；或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；或為病苦所惱；有如是等眾多障礙。是故應當勇猛精勤，晝夜六時，禮拜諸佛，誠心懺悔，勸請，隨喜，迴向菩提，常不休廢，得免諸障，善根增長故。
講話：
我們再來說說：設若有一個人，他雖然修行信心，然而因為從過去已來，有很多的重罪惡業障蔽住了，所以被邪魔諸鬼種種來惱亂。還有一種人又被世間種種俗事牽纏住著。還有被病苦所惱害的也有。有了上面這許許多多的種種障礙，這時候只好用勇猛精勤的方法：①禮拜諸佛，是求佛加被。②誠心懺悔，是對治惡業障。③勸請說法，是對治謗法障。④隨喜功德，是對治嫉妒障。⑤回向佛果，是對治貪欲障。能夠對於以上幾種善法，常不休息去做的話，那就可以諸障消滅，善根增長啊！

云何修行止觀門？所言止者，謂止一切境界相，隨順奢摩他觀義故。所言觀者，謂分別因緣生滅相，隨順毗鉢舍那觀義故。
講話：
第五是「止觀」，把定慧合為一談。今約因位修行，必須止觀雙運，定慧均等。梵語奢摩他，華言止。怎樣修「止」？就是見到一切六塵的境界，用智慧去觀察，絲毫都沒有外境，知道若我若法，都是「徧計所執」，本來是空無，這是用「根本智」的「真空觀」，所以叫做奢摩他的止。梵語毗鉢舍那，華言觀。怎樣修「觀」？就是觀察一切境界，只要是有為法，都是「因緣所生」，如幻如化，依他起性，無論是心法色法，都是假有，這是用「後得智」的「假觀」，所以叫做毗鉢舍那的觀。

云何隨順？以此二義漸漸修習，不相捨離，雙現前故。
講話：
雖然修行有「五門」，然而前四門，但是助成方便，唯第五止觀一門，最為緊要！因為修行要「寂」「照」均等，不住「空」「有」二邊，修行最大之病，不是昏沉，就是妄想，「寂」能破妄想，「照」能破惛沉，有兩句話可以做成我們學佛的格言，所謂「居空不捨萬行，涉有不染一塵」，好極了啊！怎樣來隨順呢？用上面止觀二義，慢慢去修習，一步一步的增長，這「定」「慧」二法，如車二輪，如鳥兩翼，相輔為用，不可相離，兩法並行才對。

若修止者，住於靜處，端坐正意。不依氣息；不依形色；不依於空，不依地水火風；乃至不依見聞覺知。一切諸想，隨念皆除，亦遣除想。
講話：
這一段文，修大乘定者，應當留心！依氣息，是數息觀。依形色，是不淨觀。以上二種，是小乘人所修的。依空，是四空天之凡夫所修的。依四大，是婆羅門外道所修的。見聞覺知，是依六塵而有，是六識分別。故修大乘定的人，最初下手工夫：①要住在寂靜的地方，②要端身結跏趺坐，③要一心正念，不可惛沉，不可妄想，調攝身心。不但是凡夫，外道，小乘的方法不能用，連止惡行善的念頭都要除，再進一步，連除這一個念頭都要除，為甚麼要這樣用功，試看下面說的理由。

以一切法本來無相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不滅。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，後以心除心。心若馳散，即當攝來住於正念。是正念者，當知唯心無外境界。即復此心亦無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。
講話：
為甚麼連心境都要俱遣呢？因為一切法的本身，就無有相，既然無相，那裡還有心生和心滅呢？用功的時候，固然不得隨心去想念外境，其實連以心去除妄，也還是妄念。不過正用功的時候，設若有奔馳散亂的當兒，當然要趕快的收攝回頭，安住在正念真如法上，這就是觀照的工夫，所謂正念者：無他，就是知道一切法總不出唯心，心外，決定沒有實在的境界。其實，不但是沒有心外的境界，連心也是沒有自相，念念是不可得的，這是約第六意識思惟攀緣心說的。

若從坐起，去來進止，有所施作，於一切時，常念方便，隨順觀察。久習淳熟，其心得住。以心住故，漸漸猛利，隨順得入真如三昧。深伏煩惱，信心增長，速成不退。唯除疑惑、不信、誹謗、重罪業障、我慢、懈怠、如是等人所不能入。
講話：
修行不單是「坐」，行、住、坐、臥四威儀中，都可以用功。所以設若從坐而起之後，無論是去、來、進、止，只要凡是有所作為的時候，在一切時，都是常念方便去隨順觀察法性，心境無相，能、所雙泯，一刻都不要鬆懈。久久的修習淳熟了後，那用功的心，才能夠安住不動。因為心住的原故，所以漸漸的猛利起來，能夠隨順得入「真如三昧」。定力現前，當然就會深伏煩惱，信心也會一天一天增長起來，很快的可以成就不退。不過有疑惑、不信、誹謗、重罪業障、我慢、懈怠這六種人，實在沒有辦法得入。因為疑惑的人，對於真理懷了猶豫。不信的人，就是斷善根的闡提。誹謗的人，當然是邪見外道。重罪業障的人，那是五逆（弒父、弒母、弒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），四重（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）。我慢的人，是自恃貢高。懈怠的人，是放逸不勤。如果修行的人只要有了一種，那就不能入道。

復次，依是三昧故，則知法界一相。謂一切諸佛法身與眾生身，平等無二，即名一行三昧。當知真如是三昧根本，若人修行，漸漸能生無量三昧。
講話：
再來說說：能夠依托這個真如三昧，那末，也就能夠知道十法界（佛、菩薩、辟支佛、聲聞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）同是一樣的真如相。就是說：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有的法性身，都是平等無二的，所以叫做「一行三昧」。要知道：這「一行三昧」，就是「真如三昧」。這真如三昧，就是三昧的根本。設若能夠修行這三昧的根本，漸漸就能夠生起無量無數的三昧。

或有眾生無善根力，則為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亂。若於坐中現形恐怖，或現端正男女等相，當念唯心，境界則滅，終不為惱。
講話：
以下是在定中所現之境界，或有眾生，因為沒有善根的力量，所以被諸魔、外道、鬼神來惑亂，或者在坐禪的時候，現種種惡相來恐怖他，不然的話，又現出美麗的男女形相來引誘他，總而言之，無非想破壞他的禪定，行人如果能夠知道一切境界，都是自心所現，不久，所現的境界就會滅了，到底害不著你。

或現天像，菩薩像，亦作如來像，相好具足。或說陀羅尼；或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；或說平等，空、無相、無願；無怨、無親，無因、無果，畢竟空寂，是真涅槃。
講話：
上面的境界，或者容易識破。至於現天像、菩薩像、佛像，以及說法，設若沒有智慧去觀察，那一定會被魔鬼惱亂啊！「陀羅尼」，譯為「總持」即是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。空、無相、無願叫做三解脫門。至於說無因無果，把斷滅當涅槃，那完全是魔說。

或令人知宿命過去之事，亦知未來之事，得他心智，辯才無礙，能令眾生貪著世間名利之事。
講話：
前面不過是現身說法，現在還能夠使人得神通。「宿命」，是宿命通、「他心智」，是他心通，包括在「五通」內。並且還有辯才說法，能令眾生，貪著名利，所以知道他是魔事。

又令使人數瞋數喜，性無常準。或多慈愛，多睡多病，其心懈怠。或卒起精進，後便休廢，生於不信，多疑多慮。或捨本勝行，更修雜業，若著世事種種牽纏。
講話：
這一來，越弄越壞了！好好的人，發發脾氣又笑一笑，態度變常，又好像有慈悲心愛護人一樣，同時又歡喜睡，又多病，本來很懈怠，忽然間又精進起來，不久又歇下去了。尤其是對於三寶以及因果，懷疑不信，種種顛倒思慮，本來從前有受持一種法門，現在又丟了不修，去做種種的雜事，躭著世間上的俗事，被它們纏繞。

亦能使人得諸三昧少分相似，皆是外道所得，非真三昧。或復令人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乃至七日，住於定中，得自然香美飲食，身心適悅，不飢不渴，使人愛著。或亦令人食無分齊，乍多乍少，顏色變異。以是義故，行者常應智慧觀察，勿令此心，墮於邪網。當勤正念，不取不著，則能遠離是諸業障。
講話：
這種魔境現前，方法很多，也能夠使人得種種禪定，還有少分相似，這都是外道所得，並不是真實的三昧。或者，又能夠令人一日二日三日甚至於七日，住在定中，得到一種自然香美的飲食，身心非常的適悅，能令人也不飢，也不渴，使人貪愛著。有的時候，飲食也沒有限定，乍多乍少，然而顏色倒也變得很好看。因有前面種種的原故，修行的人，應當常常用智慧去觀察，不要令用功的心，墮落在邪網裏面去，應當精勤正念。最要緊的，就是所現的一切境界，不論他是好的壞的，都要「不取不著」，這四個字，是遠離一切業障的祕訣，閱者至此，切記切記！

應知外道所有三昧，皆不離見愛我慢之心，貪著世間名利恭敬故。真如三昧者，不住見相，不住得相，乃至出定，亦無懈慢，所有煩惱，漸漸微薄。
講話：
佛教和外道的三昧，究竟有甚麼地方不同呢？應當知道外道的三昧，都不離邪見，貪愛，我慢之心，貪著世間上的名利和恭敬。如果是真如三昧的話：第一沒有能見之心，第二沒有所見之境，第三沒有甚麼入定出定，因此，所有的煩惱，漸漸就會微薄起來。

若諸凡夫，不習此三昧法，得入如來種性，無有是處。以修世間諸禪三昧，多起昧著，依於我見，繫屬三界，與外道共。若離善知識所護，則起外道見故。
講話：
若諸凡夫，不去修習這個真如三昧，要想得入佛的種性，決定沒有這個道理。因為如果去修習世間的各種禪定，一定會生起許多躭著，他們所依托的都是有我見的，所以繫縛在三界裏面，同外道修行是一樣的結果。設若離開了善知識護持的話，那一定會生起外道的邪見。

復次，精勤專心修學此三昧者，現世當得十種利益。云何為十？一者、常為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。二者、不為諸魔惡鬼所能恐怖。三者、不為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。四者、遠離誹謗甚深之法，重罪業障漸漸微薄。五者、滅一切疑，諸惡覺觀。六者、於如來境界，信得增長。七者、遠離憂悔，於生死中勇猛不怯。八者、其心柔和，捨於憍慢，不為他人所惱。九者、雖未得定，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，則能減損煩惱，不樂世間。十者、若得三昧，不為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。
講話：
再來說說：如果能夠精勤專心，去修習這一種真如三昧的話，不但是來世，就是在現世也可以得到十種利益。那十種呢？第一種：常常的能夠得到十方諸佛菩薩護念你。第二種：不會被諸魔同惡鬼來恐怖你。第三種：又不會被許多外道同鬼神惑亂。第四種：對於甚深的妙法，不會誹謗，縱然有重罪障，也就漸漸的減少。第五種：心中有疑，以及一切不正當的思想，通同會滅除。第六種：對於諸佛如來的境界，能夠信得增長起來。第七種：對於生命中的憂悔，通同能夠遠離，勇猛精進，而不會怯畏。第八種：行者之心非常的柔和，一點驕慢心也沒有，所以不會被別人惱害。第九種：雖然是沒有得定，但是，無論在甚麼時候，對於一切境界處，都能減損煩惱，不會貪著世間之法。第十種：設若得到真如三昧的話，就不會被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。

復次，若人唯修於止，則心沉沒，或起懈怠，不樂眾善，遠離大悲，是故修觀。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有為之法，無得久停，須臾變壞。一切心行，念念生滅，以是故苦。
講話：
現在再來說說：用功的行人：如果但修於止，「止」就是靜，靜久必落昏沉，一定會起懈怠心，對於利益一切眾生的善法，就不歡喜去做，遠離了慈悲心，所以要兼修觀。「觀」，要怎樣修法呢？應當觀察一切三界世間，無論是正報依報，色法心法，只要是由因緣所成的有為之法，例如：世界有成住壞空，根身有生老病死，心念有生住異滅，都是在剎那剎那不停的，不得久住，須臾之間，即刻變壞。這是「無常觀」。同時，一切所有的心行，念念都是生滅，因此，知道他是「苦」。

應觀過去所念諸法，恍惚如夢。應觀現在所念諸法，猶如電光。應觀未來所念諸法，猶如於雲，忽爾而起。應觀世間一切有身，悉皆不淨，種種穢污，無一可樂。
講話：
過去法如「夢」，現在法如「電」，未來法如「雲」，這是屬於「無我觀」。欲界一切眾生所有之身，都是不淨，這是屬於「不淨觀」。以上四種觀法，是對治凡夫四倒：①眾生以無常計常，②以苦為樂，③以無我計我，④以不淨計淨。故以「四觀」來對治「四病」。

如是當念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世來，皆因無明所熏習故，令心生滅，已受一切身心大苦，現在即有無量逼迫，未來所苦亦無分齊，難捨難離，而不覺知，眾生如是，甚為可愍。
講話：
這一段是「大悲觀」，是對治眾生懈怠病的。這方法就是要常常觀察一切眾生都是從無始以來，通同給愚癡的無明所蓋覆住了，所以令心生滅。過去固然是受了許多大苦，不但是現在要受苦惱的逼迫，若不了生脫死，未來的大苦，還不曉得要受到那一天為止呢？這種生死的大苦，真是難捨難離，而一切眾生，自己還不能覺知，諸佛菩薩，真是可憐他們啊！

作此思維，即應勇猛立大誓願，願令我心離分別故，徧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，盡其未來，以無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眾生，令得涅槃第一義樂。以起如是願故，於一切時，一切處，所有眾善，隨己堪能，不捨修學，心無懈怠。
講話：
把上面對於一切眾生的苦惱，觀察了之後，就應當勇猛精進，立大誓願，願令我心，離開了人我彼此的分別，眾生即己，所謂「同體大悲」，所以能夠普徧到十方世界，去修一切諸善功德。不但是現在一生，盡其未來，用無量無數的方便，去救拔一切苦惱的眾生，令得涅槃第一義的快樂，這是「大願觀」。因為生起這樣的大願，所以在一切時，一切處，所有的眾善，只要自己能夠做得到，都是不肯捨離去修學，心中沒有一點懈怠，這是「精進觀」。

唯除坐時專念於止，若餘一切，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。若行若住，若臥若起，皆應止觀俱行。所謂雖念諸法自性不生，而復即念因緣和合，善惡之業，苦樂等報，不失不壞。雖念因緣善惡業報，而亦即念性不可得。
講話：
四威儀中，唯在坐時，多修於止；至於行時、臥時、住時，餘一切作務之時，多修觀察，雖行住坐臥，要止觀雙運，然有時候，可以偏重。前面所說的離念的諸法，老實說：就是法性無生。然而因緣和合。自己所作的善惡之業，以及苦樂等報，那又是不失不壞，絲毫不爽。不過雖念因緣善惡業報，而念性又實不可得。

若修止者，對治凡夫住著世間，能捨二乘怯弱之見。若修觀者，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過，遠離凡夫不修善根。以此義故，是止觀二門，共相助成，不相捨離。若止觀不具，則無能入菩提之道。
講話：
為甚麼要修「止」呢？因為一者，能對治凡夫躭著世間上的五欲。二者，又能夠捨離二乘人怯弱的偏見。為甚麼又要修「觀」呢？因為一者，能對治二乘人不起大悲心狹劣的過咎。二者又能夠遠離凡夫不脩善根的過咎。因為這一種道理，所以「止」、「觀」二門，是要互相助成，不相捨離的。設若「止」、「觀」都沒有的話，那就不能夠證入佛果之道。

復次，眾生初學是法，欲求正信，其心怯弱。以住於此娑婆世界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，親承供養。懼謂信心難可成就，意欲退者，當知如來有勝方便，攝護信心。謂以專意念佛因緣，隨願得生他方佛土，常見於佛，永離惡道。如修多羅說：「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，即得往生。」常見佛故，終無有退，若觀彼佛真如法身，常勤修習，畢竟得生，住正定故。
講話：
還有一件事；就是有一類眾生，初發心修學這一種法門，想希望得到正信，然而心中又非常的膽怯，因為住在這個堪忍世界，自己很怕的不能夠常常遇到諸佛，來親近承事、供養，他恐怕信心不容易成就，心中很有一點退墮；這應當知道：如來有一種最殊勝便利的方法，來攝受你，保護你的信心，就是用專心想念佛的因緣，隨從自己的願力，可以生到他方國土裏面去，常常能夠見到佛，豈不是永遠離開了四惡道嗎？好像佛經裏面說：設若有人能夠專念西方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，所修的一切善根，通同迴向發願生到極樂世界中去，就可以往生，因為能夠常常看見佛的原故，所以永遠不會退墮！設若再能夠觀想到彼阿彌陀佛的真如法身，常常去精勤修習，畢竟可以得生安住在正定上。

已說修行信心分，次說勸修利益分。如是摩訶衍諸佛祕藏，我已總說。若有眾生欲於如來甚深境界得生正信，遠離誹謗，入大乘道。當持此論，思量修習，究竟能至無上之道。若人聞是法已，不生怯弱，當知此人定紹佛種，必為諸佛之所授記。
講話：
正宗三分，前面通同已經講過了，現在來講講流通的功德，因為這種大乘論，是闡揚諸佛的祕密寶藏，所以我現在已經把它總說了。設若有一類眾生，想要對於如來甚深的境界，能夠生起正信，遠離誹謗，證入大乘之道，應當受持此論，去思量，去修習，最後，究竟可以得到無上佛果的大道。設若還有一種人，聽過了這種大乘法門之後，心中不會生起怯弱的心，你應當知道：這種人一定能夠紹隆佛種，也必定為十方諸佛同他授記成佛。

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，令行十善，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，過前功德不可為喻。復次，若人受持此論，觀察修行，若一日一夜，所有功德，無量無邊，不可得說。假令十方一切諸佛，各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歎其功德，亦不能盡。何以故？謂法性功德無有盡故，此人功德，亦復如是無有邊際。其有眾生，於此論中毀謗不信，所獲罪報，經無量劫受大苦惱。是故眾生但應仰信，不應誹謗，以深自害，亦害他人。斷絕一切三寶之種。以一切如來皆依此法，得涅槃故，一切菩薩因之修行入佛智故。
講話：
假使有一個人，能夠教化三千大千這一個世界裏面的眾生，通同都能夠廣行十善，這功德固然是很大，然而，另外有一個人，在食一餐飯的時間，能夠真正思惟這真如稱性的法門，就超過前面行十善的功德，那是不可以譬喻來顯得出的。

如果還有一種人，能夠受持這大乘的論藏，然後去觀察思惟，照這論裏面所說的道理去修行，不要說時間要很長久，就是能夠一天一夜修行所得的功德，也是無量無邊，不可以用言語說得了。就是假令十方一切所有的諸佛，每一位佛，各各都在無量無邊無央數的大劫長時間，來讚歎這受持此論人的功德，也是不能窮盡。甚麼原因呢？就是說：這法性的功德，本來沒有窮盡，所以受持此論人的功德，也是這樣，沒有邊際的。

反過來說：如果有人，對於這部《大乘起信論》，生起一種誹謗心，不能生起仰信是成佛作祖之言論，那這所獲得的罪報，要經過無量無邊大劫，在那兒受大苦啊！所以我奉勸一切眾生，但應當仰信，不應當誹謗。如若誹謗，不但深深害了自己，同時又害了別人，把繼續三寶的種子通同斷絕了！因為一切諸佛，都是依此大乘妙法，得證到不生不滅的涅槃，就是一切菩薩，也就是因為這樣修行，才能夠證入到佛的智慧啊！

當知過去菩薩，已依此法得成淨信；現在菩薩，今依此法得成淨信；未來菩薩，當依此法得成淨信；是故眾生應勤修學。

諸佛甚深廣大義，我今隨順總持說，迴此功德如法性，普利一切眾生界。
講話：
我們應當知道，過去的菩薩，他們是已經依照此大乘的妙法，得到了一種清淨的信仰。而現在的菩薩，也就是依照此大乘的妙法，得成立這淨信。那怕就是將來的菩薩，也是應當依照此大乘的妙法，得成立這淨信。所以一切眾生，都應當精勤的修學啊！

上面長行已經解釋過了，現在最後還有這一首結尾的迴向偈：意思就是說：諸佛如來所證所說的一切經典，裏面的義理，當然非常的甚深廣大，然而我馬鳴比丘隨順佛說的道理，來總持一下這部短短的論文，如果有一點功德的話，我都是迴向同法性真如這樣大，這功德不是為我個人求人天二乘的福慧，為的是普徧利益一切眾生通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——無上正等正覺。

迴向偈：

願以此功德　生生為法師
說法度眾生　同成無上果

